





























































迻是一件矣實而恐怖「集體撞邪」事件。 

少女 李麗 梅’ 和同事 结伴到荃灣大 城石澗.遊玩時卻誤聞兔速陣，刹那間面黃似蠟’手腳冰冷，還露出凶很而詭謫的 
眼神！—人心知情勢危急•趁天黑前帶着麗梅找路逃走。 

郊野公園忽然變成八陣圖，處 處碰上「此路不通」的警告牌 n 絕嚏之際’一位神秘老伯忽現眼前。風常清幽的石澗 
装， 琢來有 一隻不牧的险魂-在等待着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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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熱的太陽在恣意地狂照着大地，從大清早氣溫已經超過三十度了，未到晌午，氣溫已 
高達三十三度。曹柏堅推開辦公室門，額上的汗不停的往臉上淌，他深吸了 一口氣，右手抽着 

胸 口 襯衣不停鼓動，無意識的企圖使身體盡速降溫：嘴裏卻叫 着：「好涼快，外邊簡直熱死 
了，一點風都沒有，這種天氣真要命！」 

坐在臨窗辦公桌上的趙國宇將視線從枱面文件移到進來的人身上， 笑 道. • |我們 這兒是 
林木處處的郊野公園.，比起高樓大廈像屏風的市區，已經好得多了，還怨甚麼？ 」 

他對坐的是一位四十來歲，皮膚黝黑，看似本地村民的男子，他正站起來，向曹柏堅站 
着的門前走去，嘴裏嘀咕着：「這麼熱的天，又那麼乾燥，我還是得到處走走， 就 怕會有 山火 
發生！」 

「放心吧，這要命的鬼天氣，又不是假日，那有外來的遊客？我剛從外……」曹柏堅還 
未説完，趙國宇案上的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是趙國宇……」趙國宇拿起電話，才説了句便頓住，因見他的臉上，忽然露出 


6 




了錯愕的神色，辦公室裏的另外兩人，目光不由自主都落在他那邊，同時很留意他接電話的反 




但見趙國宇拿着聽筒，只是很留意地聽着對面的説話，時而皺眉，時而露出驚訝之色， 
也不知是誰的電話？但大家都意識到，一定有甚麼事情發生了。 

曹柏堅望了似本地村民那個男子一眼ゾ聋了聳肩，低聲地説：「不會被你的烏鴉嘴言 




中，山火發_ 


他的話尚未來得及説完，只聽趙國宇的聲音響起了：「好吧！你帶他們到辦公室來 


巴！ 


當趙國宇將電話擱下，已立刻開口説道：「九叔在外邊見到幾個人，他們要求到野餐區 


那邊_ 


話還未説完，辦公室的門已經打開，一個穿了件雪白背芯汗衣，頭戴草帽，下半身卻是 


這個郊野公園工作人員制服褲子的中年男人先走進來，隨着他背後是三男兩女，都是廿來歲的 

























年青人，其中兩人手上拿着俗稱 f 紙手柚」的巨型老式紙皮挽袋。 

大家看着這幾個陌生來客，尤其是那兩個「紙手柚」，都目定口呆，因這種城裏已經罕 
見的紙挽袋： I 般只是在賣香燭冥鏹的店才會使用，而呈現在大家眼前，外露在袋口的，正是 
完整未開封的香燭，以及俗稱「衣包」——附薦給亡魂們的紙糊衣物紙包。 

「這是我們的趙區長！」帶這五男女進來的工作人員，為那五個訪客介紹了趙 國宇的 身 
份。接着又對趙國宇道：「就是他們了！」 

五個年青人聽到介紹，非常有禮貌地向趙國宇點了頭行禮。 

當趙國宇向面前這五個不速客審視時，其中一個長髮，身穿白色連身裙，大約廿一二歲 
的女孩子，令人忍不住多望她幾眼，除 了 有點焦灼不安的神色，她臉色黃得似蠟，好 像患 了重 
病的模樣。而她身邊另一個闊臉，短髮，年紀明顯是當中最長，該有廿八九歲的女子，很本能 
的用手樓着她的肩輕拍着，好像以此動作在安撫她似的。 

與此同時，曹桕堅已箭步閃到領這些人進來的同事身邊，低聲地問：「九叔，發生甚麼 








叫九叔的中年 93 子還未來得及冋答，趙國宇已開口了：「聽我們的同亊説，你們想在公 
園內『燒衣』{民問拜祭亡魂的 I 棰儀式)？」 

「是的，請區長特別通融一下。」手中挽®露出香燭紙袋，身穿内色運動衣及卡其短褲 
的男子用懇求的口氣道。 

趙國宁又是皺眉，搖着頭道：「我們的同事剛才小是已經向你們解釋得很清楚了嗎？我 
們郊野公園除 r 燒烤場地的爐子外，都是嚴禁生火的！特別是你們要求要到野餐區那邊焼，更 
是絕不可能的。」 

「我們明 d 規矩是不可違，若非必要，我們也不會這樣做，我叫何福全，我代表大家， 
請區長您特別通融一次吧！」好像是五人代表那位年育人再次作出請求，他説話的间時，除/ 
那穿白裙的女孩， K 餘的都不約而同拼命點頭，表示他們都有 IMJ 樣的期盼。 

「有這個必要嗎？」 W 柏堅在旁邊忍不住了，他似乎對這五個年靑人的執着很不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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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立刻打起官腔來 ： I . 你們沒看電視宣傳嗎，只要留一點點火種，便可能會燒 了整垩山 。0 


清明拜山都被勸喻，我們這兒是郊野公園，不是墳場，燒衣怎麼燒到 這裏來呢！真是的。 


但見五名男女面面相覷，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似的，剛才作 了自我介紹：那個穿運動衣 


的男孩子何福全，像下定決心，向年紀最長 的 女子道：「玲 姐！我想還是將事情給他們講出來 


巴！ 


叫玲姐的女子不假思索的點頭：「也只有這樣了。」 


除了窗口冷氣機規律地發出微響，辦公室忽然變得很靜 ，每 個人 都在等着這年青 人 開 


口，當大家的視線全在這青年的身上時，卻見何福全忽然用手指着長髮白裙女孩子，道：「都 


是為了李麗梅！一 


呀！」曹柏堅的反應最是敏感，他本能便向叫李麗梅這穿白裙女孩望去！ 


不望猶可，一看之下，他的嘴巴張得老大，而且再也無法合攏——只見她黃似 I 的險 


色，忽然變得發白，但僅僅一刹那，又回復了重病般蠟黃，敎曹柏堅最吃驚的，是接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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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李麗梅臉上的肌肉突然全扭曲了。： 13 種扭曲極之怪異，不足止常人能做得到的，是很凶 
狠，是很詭譎，很恐怖，如果勉強形容，只有在電腦 h 利用軟件將照片杻曲才 0 J 能達到這 HI 怕 
的效果，因為ね上夫已經不成人的臉。甚至比鬼魂更町怕。 

然 ffn '， 李麗梅 e 表怡，山現不過是一秒鐘左冇，當大家聽到啓柏堅的尖叫而牮過上時， 
李麗梅早！ J 回復常態。好像身體椒虛弱，又像受驚的小羔 f -， 瑟縮在玲姐的 ft 彎屮，因此其他 




的人，完全不明內#1柏堅何以#忽然發出這樣的尖叫。 




何大家來不及追問曹柏堅發生甚麼事，包括 111 J - 日柏堅6己在闪，因為何福全「し經開 n 了： 
「我們是觀塘一家電子廠的貝 H ，上月中的 m 期 H ,我們一凡十六位エ友，趁假期便来這兒野 
餐遊玩-」 



城門郊野公网很人，何福全似是一伙人的領隊，當他帶着人家，來到水澗附近時，女工 
友陳珊珊已蹲在地 h ，嚷道：「哎呀，吃•小消了，還要走多久，又熱又累，我 n 十就餓死了！. 




謂 












玲姐在身邊附和：「對呀，阿全！快中午了，我看這兒也不錯，就在這裏野餐吧！」 

何福全向四周環視一眼，這兒是塊不錯的空地，向前望去一排老樹，樹邊有市政府特別 
為郊遊人士設計 的 原木野餐枱椅，另一邊便是遊樂區 ，有 些遊戲 架， 滑梯之 類， 還 有足夠的空 
地，可以讓大家打羽毛球，因為他知道，今天同事們有帶備球拍來玩耍的。 

「好吧！此處不錯，就在這兒開餐吧！」何福全像領袖一樣，向大家宣佈。 

他身邊一個跟他年紀相若，卻戴了副太陽鏡的男同事劉華，問道：「不是説好要去爬爬 
大城石澗麼，離此地還有多遠？」 

「很近，你看——那邊山下便是城門水塘，我們在這兒野餐，欣賞一下風景實在不錯， 
石澗就在前面不遠，一二百米左右，吃完午餐，看看有多少同事想去爬，到時帶大家一齊 
去！」何福全指着山下浮着些小石的水塘回答。 

另一邊廂，其他同事們，已經開始將帶來的食物，餐具等等，搬到這郊野公園的餐桌 
上，特別是女孩子們.，也有拉着幾個男孩子，急不及待取景拍照的。 








像所有 來 郊野公阆遊玩的青年 人 一樣，！ g 卜六位 In ] 一家工廠的員エ，分兩 •二 堆人吃若 0 
携的食物，聊天拍照，打球踢毽子，各式其色，充滿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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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罐内 M 後一滴汽水都倒進嘴^後的何福企，看看手上的腕錶，便對身邊的劉華及另 
名身型略 W - 的男同亊道.•「是不是耍去爬石澗？」 

「當然，我今次随大家来主要： m 的，就足想去石澗走走的！」劉華立刻站起来，又 In ] •曲 
前同時站起那位身型略胖的男冋事挑戰的問：「肥強，爬冇澗呀，你吃得消嗎？.」 

叫肥強的男孩，抹 r 抹額上因剛才犴吃而流肴的汗水，很不服氣的説：「別少肴人，剛 
オー路走來，我比你們落後了嗎？」 

「別鬥嘴了，要走便馬上起程！」何福全説着， Ini 頭對拿着照相機，一頭長髮的女同事 
李麗梅道：「要不要和我們爬大城石澗？ J 

李麗梅望型眼：？ BIJ 三個男同事，又向身邊的玲姐問..「玲姐，妳去嗎？」 

玲姐搖搖頭：「別！ •人氣 M 麼熱，我找倘樹蔭看#風岽灯了！」 









「只我 I 個女孩子，我也不去了。」李麗梅揚揚手上的照相機，指指前面的遊戲架，拉 


着玲姐的手道：「我們今天還沒有拍過照，到那邊拍|張！」 

接着，她把照相機遞給最近她身邊的劉華：「華哥，麻煩你替我們拍吧！」 
劉華接過照相機，隨着兩個女孩往遊戲架那邊走去：「想怎麼拍？」 

何福全他們見狀，也只有跟隨三人往同一方向去。 


上 


李麗梅拖着玲姐，走近遊戲架前，兩人手拉手的擺了個姿勢，道：「就這樣 拍吧！ 」 
「好！預備……笑！」劉華端着相機，鏡頭向着兩女，但聽「咔嚓」一聲。「好啦！」 


「我要在這邊拍一張單人的！」正當劉華要將照相機交回李麗梅時，她卻爬到了遊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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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架是由許多鐵枝以相等的距離，平均兩三英呎的闊度，成正方型的有五六格高度供 
孩子們攀登的立體鋼架，但見李麗梅手足並用的，很快已攀上了第一層架，正向着第二層爬 



























afcai 

llsii 




_ 

:. V:. 




「阿梅！小心點……」 

「小姐，你這邊背光呀，不能拍！」 


玲姐與拿 S 照相機的劉華差不多一齊在叫着，而與此同時，也不知怎地，正在攀架的^ 

麗梅，忽然腳踏了個空，手竟抓•小牢架上的網枝，整個人就從架上跌下来。 ：一 


這突然•命來的总外，沒讓連同何福全，肥強尾隨而來的四個人震驚， K - 至大家都覺得是 


很小兒科的事情，因為苄麗梅只是在試岡攀向第一一層架時失 T-pe 地，第 I @的鐵架不過離地三 
呎ん右，人從這尚度跌ド來，雖説兗足坐到了地上，但受傷的機會微乎其微，誰都不會為此而 
緊張。 


坐到地卜•的李麗梅，沒有呼痛，沒有驚叫，只是|動也不動，臉上亦沒有任何表清。 


「阿梅！妳沒事吧？，志麼了 ？」玲姐是最靠近遊戲架的，闪她才剛與李麗梅合照，故 il-h 


她亦是&先趕到李麗梅面前的人。 

李麗梅依然坐在原地，對玲姐關懷的慰問沒作任何反應， 4 t 爷眼睛也沒跟她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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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是不是掉下來杻傷了腳跟？」何福全見眼前情況有點怪異，對大家一廂情願的認 
為不可能受傷的猜測出現懐疑。 

何福金的話剛問完，忽然，地上的李麗梅張大了嘴，用高吭得叫人無法忍受的尖鋭聲音 
狂叫起來，那是只有一個人極度受驚或者遇到甚麼巨變才會出現的反應。 

尖叫不但令接近她的幾個人呆了，就算其他在野餐場地各自玩耍或聊天的同事們，都嚇 
呆了，並紛紛的往這邊走過来。 

李麗梅的尖叫不是一兩聲，而像是女高音似的，一口氣叫着幾十秒，既沒緩氣，也沒停 
過来。 

最接近她的玲姐，望着眼睛完全沒有焦點，只是狂叫的李麗梅，都驚得手足無措：「阿 
梅，到底怎樣了？妳覺得怎樣，不要嚇我們呀。」 

大概是過份尖鋭的嘶叫，令嗓子片刻便喊破了，又或者叫得再沒有力氣，忽然李麗梅停 
止了呼叫，只不停的坐在那兒喘氣。 



「出了 Mr 麼事？」其餘的 N 爭們，造時陸續也来到 r 遊戲架這邊。 

應該説圍着李麗梅的同事們，此刻共有十五人，大伙兒在李麗梅尖叫停後，視線都全集 
屮她身上，所以説沒有一個人走^了眼，但烈 R 下的這群人，望 S - 地上坐 «• 的^麗梅，都冇揷 


背心冒着涼氣，直往脊椎骨透下去的感覺 




李麗梅還是李麗梅，沒少 r 條頭髮，衣服也沒破，人也完整不缺膀子或腿足， m 本來膚 
色白淨的她，一張臉在尖叫後，突然變成蠟黃，那黃色該怎形容呢？就像泥一樣的顏色，這顏 
色根本不該會出現在任何人的臉丄，包括肝病極嚴4的病人亦不會。 

所有人面面相覷，在太陽的曝曬下，望#發生在李麗梅身上的變化，沒有人感到炎熱， 
有的也只是冷汗*冒。 

「為甚麼會這樣？」 

「阿梅到底怎麼了？剛 M 她見了甚麼會叫得那麼怕人的？」趕過來的同事，不知出厂甚 
麼事，ヒ嘴八舌的問。 












玲姐此時看着仍不停在地上喘氣的李麗梅，也不顧肥強他們向大家解釋剛才出了的事， 
她蹲下來，抓着李麗梅的手，很焦灼的問：「妳覺得怎樣了？是那兒不舒服了嗎？要不要送去 
醫院？」 

李麗梅的臉色依然獵黃，像是無法緩過氣的不停喘息着，玲姐捉住她的手，回過頭對何 

福全道：「你來摸摸她，她的手冷得像冰似的。」 

何福全此時已意識到不尋常的事出現在李麗梅身上，他也蹲下來抓住李麗梅另一隻手， 
果然，就如玲姐的形容一様，但他對自己手上傳來的冰冷，不由自主打個哆嗦，一股寒氣冒 
起，直覺自己觸到的，是屍體的冰涼。 

「現在怎麼辦？」陳珊珊是這群人中最膽小的女孩，她甚至不敢多望李麗梅，只將視線 
游向身邊的同事們，商討 I 個主意。 

「我看無論如何，得先送阿梅回家，誰願意留下來繼續玩的可隨便！」何福全終於下了 
個決定，又向玲姐問：「玲姐，妳陪我一起送她吧？」 






「我們也一起送她，萬一途中有甚麼事，也多 ffi 人 幫忙呀！」 劉 華指指肥強插嘴 道。 
「唉呀！誰還有心情繼續玩，要走大家一起走吧！」陳珊珊鼓起勇氣，再看地上仍4大 
口大口喘氣的李麗梅，便道。 

「趕緊過來幫忙收拾呀！」已有冋事向其他人道。 

每個人的心情都變得沉 t ，大家七手八腳的收拾及 rs 潔場地，玲姐對劉華道.•「阿華， 
你替我收拾我帶來的旅行袋及阿梅的東西，我在這兒看着 她。」 

阿華應了聲，亦與肥強往大家聚集的野餐枱那邊走去，遊戲架旁就剩 r 何福 全及玲姐。 
r 米！阿梅，試試站起來，我們送妳 lyl 家。」何福全望#玲姐，示」总彼此 fr 力，將李麗 
梅從地上抉起。 

李麗梅也不嘵得是否聽得懂他的詁，但在玲姐及何福全左右半攙半扶，雖還日/ H 喘着氣， 
卻總算站起來了。 

「沒事的，慢慢走。」玲姐兄到李麗梅終於能站起來，柔聲鼓勵道。 













説來奇怪，站穩後的李麗梅，好像終於緩過氣了 ••不再張大嘴來呼吸，而且眼神有焦 
點，起碼玲姐是感覺到她正望着自己。 

「來，走吧，我扶着妳，沒問題的。」玲姐見她這樣，懸浮在半空的心，總算踏實 I 

〇 

李麗梅在玲姐的扶攙及鼓舞下，真的開始緩慢地踏出向前的第一歩，旁邊的何福全見 
到，也禁不住鬆口氣。 

大伙兒望着李麗梅可以開步走，也都緊隨過來，反正只沿着來路回去，都不需帶隊了， 
仍跟來的時候一樣，平日談得攏的，分成幾堆的走着，但為了遷就虛弱的李麗梅，這條隊伍比 
來時速度慢了許多。 

倒是開始自己走路的李麗梅，不知是否因這步行活動，令她血液恢復正常循環，扶着她 
的玲姐，感到她的手沒剛才的冰涼，甚至有點微暖了。但臉上那怕人的蠟黃色，卻仍未褪去。 







「唉！真：！ g 興，現在四點還不到就要回去了，也不知發生 tt 麼事？ j 墮在後而走右的冇 
问事低聲的嘀咕。 

「別這樣，你沒看到她的臉色嗎？一定有事的，還是回去 W - 了！」也有人低聲在答。 

「真可怕，平時阿梅皮膚白皙得水衋靈的，怎會忽然變到像拜神燒的 r 儿寶；樣顔色 ？ W 
難道有其、®暗病？」 

「説是跌出的毛病，她從遊戲架摔ド來呀 。 j 
「胡扯，跌到瞼色發黃？我吋從未聽過有迫種怪事！」 

「咦！怎會走錯的.？」後 ffi 的人在議論紛紛時，前面忽然^個聲咅在驚呼。 

「出其麼# /?」眾人忙向前面趕去。 

只見走在前¢1]*的肥強、劉華，這時向何福全望去，臉上滿是疑惑，而何福全卻是雙眼發 
直的^向前面，一臉的迷惘。 

趕過來的大伙兒，此昤已洁楚是怎麼冋事了——面前是.排高高的尼加利廚，跗的#後 


































是一列圍牆，腳下的山徑延到樹前便沒有路了，樹上卻釘了一個木牌，牌上四隻大字：此路不 
通！ 

「奇怪，我們來的時候，從未經過這地方，難道走錯路了？」何福全抓着後腦，喃喃自 
語，又逕自搖着頭：「不可能的，這一帶我熟得很，明明是沿着來路走的，為甚麼會轉到這麼 
個地方來？」 

「郊野公園怎會出現那麼高的圍牆？我們明明循着來路走的……」 

「快轉回去吧，明寫着此路不通，快往回走，一定是前面的路口，我們轉錯方向。一 
何福全望着面前那「此路不通」的木牌子，雖然仍然有點不甘心，但看了李麗梅仍然蠟 
黃的臉，就不敢多想，只有接受大伙兒的意見，回頭去找正確的路。 

十五分鐘後，一行十六人，望着面前光禿禿的山崗，山徑本是舖着花崗石板的，但到了 
山崗前沒有去路，只豎立了一條被風雨催殘得歪歪的木桿子，上邊釘着似曾相識，寫着「此路 
不通」四個大字的牌子。 












! j 5<| 雲 ^ j 


_」.yIfll 


劉華倒袖门涼氣，本能的抬起頭，但見頭頂是蔚藍的天，清晰得連一點内雲都沒行，他 


搖着頭，- fcf - aj - 惱的自語道：「不會是做夢呀，這不可能是夢吧？」 


「為甚麽又會走錯的？」肥強的 K 音有點歇斯底里：「我們明明是沿着來路上的，這次 


我 mi 得清清楚楚，還經過燒烤場的廢物箱，靠左便能走出大路，無砰由舍走到這奇怪的地方 
呀！」 

陳珊珊看了肥強•眼，囁喘若， M 何福个道：「我們十六個人，卅二隻眼，怎會找+到出 
路？我們是撞邪了嗎？」 

本来，大家的心中對兩次 71 :鍩/路，都 ti 經浮起了不祥之兆，偏是陳珊珊奄不忌諱的講 
出：3，頓時，每個人都作出/不同的驚恐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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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們就迨様走不出去，那怎麼辦 

「大家不覺得奇嗎 ？ s 期日明明該冇許多遊客的，我們來的時候，沿路不知碰到多少 
人，但我們現在走出力，速半個人影都未遇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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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呀，山路都是靜悄悄的，剛才我們經過燒烤場，連半個人也沒有：不可能啊—.來 
的時候大半的燒烤爐前已坐滿了人。」 

大家七嘴八舌，越是交換意見，也就越是驚惶。 

扶着李麗梅的玲姐，此時望向何福全，憂心忡忡的説：「阿全！你最熟這兒的路的，快 
出個主意吧丨」 

何福全的眉心都連在一起了，他望了望李麗梅，嘆了口氣，終於把自己心中的決定説出 
來..「我覺得，我們找回原路，返回我們野餐的地方，因為那兒可以看到水塘，萬一沒有路’ 

我們向着水塘往下走，一定能走回公路去的！」 

「對對！我們野餐的地點是望到城門水塘的，阿全的話對’我們先回到剛才野餐的地 

方，一定有路出去的！」立刻有幾個人齊聲附和何福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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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路不通」的牌子，端端正正的插在面前的橡樹上，幾個人頓時像泥似的軟倒地上， 






發出極之驚懼的叫吟。 

有女孩子甚至哭_:「我們撺邪了，我們再也走不出去/!」 

劉^的臉色白得似紙：「到底出 r tt 麽問題，我們連野餐的地點也找不 Mi ，怎麼 
辦？」 

r 我們走了那麼久，好像都被 W 4: 樹林中，水塘的影兒都沒見過！」肥強極度沮喪道。 
「不會的，太陽都還未落山，現在オド亇四點幾，大，=天的，我們怎可能會撺邪？」也 
有人 ffi 着聲在0我鼓勵。 

「若 ft 的走到天^ S 走•小出上怎辦？」陳珊珊已哭起來，「我現在巳經很累，腳都走得 
起泡了。」 

「沒有錯，•定是中邪了，我們止過的路，都小似在郊野公園內的，要不，怎可能會碰 
不到其他人？」連玲姐現在也有點 a 朋潰了。 

,現/|-:怎辦？_劉華及幾《男同卞丄卉望蒋何福全討卞怠。 




























何福全的臉色也變得青白，他心中徬徨到了極點，用盡了平時遊山遠足的智慧，還是拿 


捏不到半點辦法來。大概是停了 I 分鐘，在眾人充滿期盼的凝視下，深吸了口氣，「既然此路 


不通，我們還是只有往回去找別的路吧，總不能停在這兒等天黑啊！ 


天呀！怎麼又回到原地？這不是第一次見到『路不通行』警示的地方嗎？」肥強望着 


前面，聲音是顫抖的 


「為甚麼這個郊野公園忽然變成八陣圖似的，我們走來走去都找不到出路呢？」玲姐聲 


音是哭出來的 


何福全看着面前那排高高的尤加利樹，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望望腕錶，已經兩個多小 


時了，太陽已開始偏西，但他們被困在這片完全陌生的林子及山區，完全找不到出路。 


他非常不甘心的開始環視四周，當他的目光轉向右面時，右面依着樹排旁面，忽然有個 


建築物吸引他的視線，本能便發出一聲「咦！怎麼上次來這兒時沒發現‘ 


大家因何福全的驚呼，亦循着何福全視線的方向望去，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様，甚至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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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張大了嘴，好像 M 説點甚麼？卻又想不到如何措；！？ 

「好像是問石屋，有屋可能有人，我們過 £• 問問？」劉苹指着眾人祝線聚焦之處，有點 
興奮的説。 

—對，對。」馬上有人附和。 

「旮怪，為何上次沒發現有屋的？」何福全仍冇點嘀咕。 

「管不了這許多， h 次我們的注意力太集中在前面，所以沒看到其他，那冇接麼稀奇 
啊，快去看*有沒有人在 S 裏。」玲姐提 r 個合理分析。 

兩人對話時，其餘的人已 a 不及待的向石 M 那邊走去，當然，扶若李麗梅的玲姐及何福 
全，也立刻跟随着大伙兒一齊走。 

越近那石屋，越#得清晰，常—、•ハ人齊齊站在石屋前時，眾人而面相覷，想發犮意見， 
但义不敢先開 U ,似明顯的從彼此的眼神中，可都 J & 心怠相 M ——這石屋的形狀太奇怪 r ! 

屋的外！！是石砌出来，但跟平時兑憤的石屋不一:，它不是 r ' 頂的， frn' 略 ii 圆拱刑」，更 4 c 

















怪是正面除了一道木門外，牆上連半個窗也沒有。 

誰都不敢對這古怪的石屋作出批評，他們好像擔心，有任何説話，會讓屋裏的人聽到， 
但大家眼神中都現出驚恐，憂慮甚至是戒備之色。大約呆立整整一分鐘，眾人的目光都移向何 


福全。 

何福全的疑惑跟大家一様，但感覺上自己既是領隊，上前叩門該是責無旁貸，於是，他 
在大家的期盼中邁向石屋的門前。 

木門是很普通的，像戰前舊式樓房的木門，門上還有個小木窗，顯然是可以打開，讓屋 
裏的人觀察外邊的訪客。 

木門周圍沒有鈴子掛着，所以何福全只有舉手在門上敲了兩下。 

門敲過後，大家都有點緊張，沒有人可以預料，接下來將發生甚麼事？因為這個午後， 
發生在他 n 身上的事倩，實在痊異到了極點，誰都無法預計.'門會否打開？而屋裏住的會是些 







雖然— 六 個人站 4: 石 MHlJ ， f0 諍得連蚁子飛過也可以聽到，等了 一 ••|秒左右，門襄 141' ‘ 
點反應也沒有，何福全無奈，只有鼓起勇氣，又再舉手準備敲門。 

止當他的手快要碰到木門時，突然「咿呀」 I 聲，讓人雞皮疙瘩的聲音，劃破了迠山區 
* f 地的死寂。每個人的心都像被提到了胸口，卅二®眼睛都齊向齊音發出的地ガ望去—— 

木 n 上的邶個小$打開 r ，儘管門上這小窗沒甚麼光線，但準竟仍足人，：！！天，眾人都 
看到，小窗裏出現 I 對眼_及少許的人臉，只覺得那張臉足☆皺紋的，•小過沒有人能 S 得出這 
臉是觸於男的？還是女的？ 

兑到有人應門，大家 - K 吁 U 氣，何福仝忙忙便逍：「對小起，我們是來這兒旅遊 


話被打住/， W 門上那片小木窗突然「呼」然關上。 

「造…… & ……」何福全結巴#，他被忽然發生的事嚇得迚話都説不下去。 

從小木窗關上，到木門被打開的時間，沒超過—秒，只是木門開将很慢，幾乎是一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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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的往裏面移動，當門開到差不多一呎左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門裏 出現的 人 了！ 

那是個滿頭白髮，一臉雛紋的老頭兒，該有七十來八十歲吧？他 穿着黑色的唐裝衫褲， 
很普通的鄉下人打扮，由於門沒打開太大，老頭兒的身軀擋住眾人的 視線，誰 也 看不清屋裏是 
怎樣環境。 

奇怪的是老頭兒的右手端着一隻很普通的碗，在大家還未有任何反應時，老頭兒的目光 
移到李麗梅臉上，手上的碗卻往前一遞，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同時響起：「喝 了它！ 」 

一直扶着李麗梅的玲姐，事後仍記得清楚，當那古怪的老頭兒如此命令李麗梅時，吔— 

覺身邊的人，幾乎是立刻的就掙開自己，向屋前走去- 

沒有人來得及提醒李麗梅要當心或是其他甚麼，李麗梅像着魔似的已接了老頭兒手上的 
碗，沒半秒鐘猶疑，抑起頭便將碗中的東西喝下去！ 

説時遲那時快，比變魔術更迅速，當李麗梅把碗裏的東西喝下，本來蠟黃似的臉色，剎閉 
俊正常，沒焦點的視線，亦變回平時的明亮，好像從沒有任何怪異 f 發生過在池身上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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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邊走吧！」在人家 H 定口呆時，老頭兒的 f - 向右邊ム向指 r 一 下，説話的 gs 日仍 


然是沙啞低沉。 


毎個人木能循着老頭兒所指的方向望去時，但聽見「呼」的一弊，堂大家帏一:頭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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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你們真的就走出*了？」曹柏堅足首先發問的。 

—是！」何福全不假思索就冋答：「我們依着那石屋主人指的方向，一點闲雖都沒有就 
找到原路山去广 I 」 

「老天！」九叔2若眼前 a 幾個人，倒柚/口涼氣，，集體撺邪！我覺得是應該這麼説 
了，你們集體撞邪！」 

對於九叔衝口而出的定論，辦公宰裏的每個人，似乎都沒-^異議。 

趙國 J - : 的雙 rH ， 幾7-是蹙在一起，他望 S - 何福八 h 及玲姐等人，用充滿狐疑的口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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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説，你們迷路時：每走到無路處，都豎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嗎？是中文寫的 


「對呀！」玲姐十分肯定的答 


「不可能！」曹柏堅馬上作出回應：「我們整個郊野公園•.都沒有豎過任何這類牌子， 


我們一切路標絕對是中英對照：不會只寫中文的！你們也不知是走到哪兒……噢！九叔剛剛説 


你們集體_ 


「我們這兒根本沒有你們所形容的石屋！」本來準備去外巡，村民打扮的中年人，屬於 


這個郊野公園技工的男人，此刻也忍不住插嘴。 


「根哥-•真的沒有嗎？」曹柏堅向這村民問：一會否在後山或集水區那邊？」 


被稱作根哥的村民打扮中年人用肯定的口脗答：「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肯定沒有那樣 


的石屋！ 


「但我們真的是靠石屋的老頭兒指了條明路才走得出去的！」玲姐道。 


沒有人可以回答玲姐的話。本來大家都嫌辦公室的冷氣並不太涼怏，只是在這片刻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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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間，每侗人都有種背心發涼的感璺。 


趙國宇將 H 光移到李胧梅那張蠟黃的臉！「妳記得， Hu 當時喝了苡麼嗎？喝完之後怎 


樣”一 r 



李麗梅冇點宙怕似的，望了趙國宇•下，乂向玲姐望去，玲姐拍拍她的乎背，像給她鼓 






勵，終於，她用軒得僅僅能在沒半點聲音的環境下，才能勉強聽到的聲音答：「只是一碗普 




通的水，只記得我本來是大旋地馎，連 t 路都無力的，喝了之後，就忽然精神和體力都回米 


—但妳現在 


打量#李麗梅，趙國宇*童小心地措詞..「又覺得冇點不舒服了 


嗎？‘ 



李麗梅無語地點若頭 


#. 急的曹柏堅，術口而出便説：「妳臉色很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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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全馬上答倥：「所以我們今天來請求大家通融，就是為厂她，她最近情況像是越來 





:迎 


1 






















其實不需何福全這麼説，只望着李麗梅那不似正常人，甚至連病人都不如的臉色，每個 


人都心中有數。 


玲姐嘆了口氣，道：「我們那天回去後，雖然很害怕，也很擔心，幸好大家都沒有甚 


麼，.所以只想着努力忘了這次的事情，甚至當作一場夢算了，但她的情況卻令我們無法不面對 


現實 


這一次，沒有人作聲發問，大家等着玲姐往下説。 


「起初回去那個星期，她也沒有甚麼：與平時 I 樣的，但後來，性情有點變了，口味亦 


有點跟平時不一樣，好像中午，我們有時會在公司附近的潮州店吃魚旦粉，阿梅的習慣是要用 


許多辣椒油的，現在半點辣就已受不了，連淚水都冒出来，以前她脾氣是公司裏出名的好， 


有天忽然與我們的信差為了很小的事大吵，唉！反正就是性格越來越怪 


何福全接口道：「令我們不能不來，是這個星期開始，她連一封信及開會紀錄都再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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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 r !」 兌到： ii 柏堅等人臉上的狐疑，他立刻補充道：「阿梅是公司的秘書，平時我眄跟 
外阈的# - frl 往来，還有與客戶的#議紀錄，都由她負#的，但這幾天，她好像連平個英文也不 
會，亦忘記了怎樣打字。」 

「不能這樣下上的，就算我們的老闆能諒解， (0 公司要逆作的呀！」玲姐嘆了口氣。 

* 氺氺 

露出冥鏹及.香燭的「紙手杣」已轉到玲姐的子上，何福全乎中卻挽«盛滿水的塑料桶， 
劉華 T 中挽若正是燒冥糨用的鐵简， M 此1都是在郊 W 公阂當技 •1 的^地村民根哥為他們準備 
的。 

in 柏堅及九叔，還有根哥都陪着他們•齊向郊野公園野餐區走去。 

「這次是特別批准的，你們等會兒要非常小心，一點火種也不要留下！」因為大家部很 
靜，氣氛好像很紧張，所以曹桕取找些話來打破沉默。 

「小會冇問題的，我們會很謹愤，放在桶裏燒，化 r 後再澆水……」玲姐冋應肴時，一 



































眾都已見到前面的遊戲架了。 

相隔オー 月， 甚麼變化都沒有，烈日下的遊戲架那邊 ，半 個人影也沒 有，寧 靜中有種 令 
人心情輕鬆的感覺，特別是曹柏堅他們-很熟悉這兒環境，但覺這遊戲場面向山下的水塘，是 
郊野公園一個很宜人的景點。 

「在那裏燒？就是她摔下來 . 」曹桕堅問。 

但他的話 尚 未説完，忽然，一直悄聲不響隨着大家步來的李麗梅， 像發狂似的向着遊戲 
架那邊走 —— 

「阿梅，妳怎麼啦？ j 玲姐喊着，本能覺得不妥，「快追她。」 

幾個男人冷不防李麗梅突然有此舉動，都有幾秒的錯愕，只有根哥反應最快，在李麗梅 
飛身向前跑時，他亦以最快的速度在後面追了。 

曹柏堅等對這邊的地形，十分熟悉，隨着大家往前追時，嘴裏更嚷着：「快回來，前面 
是石澗，有危險的！」 









誰也想不到，一臉躐黃的李麗梅，病懨懨似的，這時卻跑很狂快，幾侗男人在她後面， 


都無法追上她。 ir > 
4:曹柏堅卨呼中，眾人已隨 f 李麗梅走過了遊戲架那邊，向大域石澗那邊衝*! 

「快點，快點！到了石澗就危険/，好易會跌下去的，尤其她失了理性……」趙國屮的 
聲音，十分焦灼的在眾人背後響起。 

原来趙國宇在辦公室 S 1 ，|心及憂樣他也走出来，沒想到剛趕過來着 
牛這種意外。 

參 . 

説時遲，那時快，前面的李麗梅，已經跑到石澗 r ，她止往 A 澗一塊 tl 石爬上去。 

「阿梅！危險，ド邊是水池，跌下去會……」何福全•邊追，一邊筲吿。 


可是，李麗梅充耳不聞，已爬到巨石上，當她完全站穩時，作勢會要往下跳 —— 

平竞，十麗梅身軀細小，爬石澗的巨石需用很大力氣，體能讓她的動作被拖慢了，幾個 
男人終於趕 h 來，何福令是首先抱着李麗梅， frri 根哥及九叔也一し經同時爬上 E 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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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我，我要跳水！」李麗梅以沙啞的聲音在嘶叫，在何福全的臂彎中瘋狂地掙扎。 


何福全有點站不穩腳步，眼看着快要與李麗梅一齊掉下時，根哥及九叔齊齊伸過手幫忙 


拉着她，但李麗梅比瘋牛更厲害，手足並用的掙扎着，對三個男人又打又踢！ 


據曹柏堅後來的回憶，當時一幕敎他畢生難忘，臉色如泥般可怕的女孩子：被三個孔武 


有力的男人捉拿着，居然能不停的掙脱掌握，而她臉上扭曲的肌肉，使她的神情益加恐怖。 


「別動！」就在四個人在巨石上搖搖欲墜，岌岌可危時，突然聽到根哥一聲大喝。 


這霹靂一聲怒喝，情況急轉直下，明明像瘋牛似的李麗梅，像被人點了穴道似的，身子 


軟軟地倒在石上，再也不動了。 


沒有人看清楚，根哥是怎樣出手，甚麼時候出手的。眼前的李麗梅：軟綿綿跌坐石上， 


她的右手姆指，不知何時被根哥兩指夾住，若按剛才她的狂勁，根哥兩根指頭，無可能可以制 


服她，但她偏偏像奇蹟般軟攤下來了。 


都趕過來的人同時見到，本來臉色似黃泥的李麗梅，如今的臉上及手臂上，呈現出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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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 Ifll 斑及瘀痕， M 現象從她入到郊野公園辦公室至發足往石澗狂奔時都沒有的，這足在軟倒地 
上後才突然出現的。 

「快扶她下來，在上面太危險了！」趕到過來仍不停喘息的玲姐，害怕李麗梅又突然發 


難，忙迫。 




一 f 篇 Iir:_ 

「夠了！」根哥雖然不冉 ft 斥喝，似他的語氣卻是嚴厲無比，吶指仍夾着李麗梅的姆指 

. S 

中節，「説！妳到底是誰？」. 

「我足^麗梅！」地卜的人用沙啞的聲音 IHJ 答時，蠟 S ; 夾#瘀紅的臉，現出 一 M 捉狹似 
的詭異忡色。 

「妳騙得 r 誰？」根哥凌厲的^道.•「妳真的要害死她才心息？妳到底要：^麼？」 

「我要跳ド去，我要下去玩……」李麗梅沒 hi 答根哥的話，忽然語氣像個小孩似的，但 
説了兩句茇玩後，又黄乂瘀的臉，突然, H 1 現一種痛*的神色，但見她接 ff 又説：「好冷，好冷 



























「冷？」根哥問了句’好像有所領悟，立即又嚴肅的 問： 「妳覺得下面很 冷’ 為甚麼還 
要扯她下去？」 

「我冷 . 沒衣服穿 . 這兒好寂寞，想她來陪陪我！」李麗梅的聲音還是那麼沙啞。 

「吿訴我，妳到底是誰？」根哥這時轉過頭： 向玲 姐囑咐 道：「點上香燭吧， . 」 

身邊的曹柏堅，何福全等，聽到這兒，都有點意會，根哥的話才説完，都 趕上來協助玲 

姐。 

「妳放心，我們都準備好，立刻燒點衣服給妳，妳放過她吧，她不能隨妳去的。她與妳 
無怨無仇，是嗎？」根哥語氣此時變得温和，不再似剛才的凌厲，而帶着商討的餘地了。 

「不！我很寂寞，這兒……」 

「我知道妳寂寞，妳總得吿訴我妳是誰？有了妳的名字，我們才可以給你做場法事，妳 
寂寞，我們做法事時，燒兩個丫頭下來陪妳。」 

「真的嗎？」 










麵 I 


根哥轉頭肴#七手八腳，開始燃點香燭，正把衣包放在冥鏹筘裘燃燒的玲姐，匣肓定的 




説：「妳右到吧，妳很快就收到衣服了，我們怎會騙妳，何妳總得吿訴我妳是誰 ？J 


「我叫錢嘉芬！」李麗梅終於回答了。: :* 
「錢嘉芬？」九叔本來正在幫助整理金銀衣紙{冥繈的一此1一別稱一，突然電複莕李麗梅 

コニ：111 

吐出的名字，叫道：「我有印象，是—幾年前的意外！」 






1: if 

的名字，叫道：「我有印象，是—幾年前的意外！」 

、 ： ' レ* > 

根哥望肴，本來還無法完全塞進冥糨箱屮的紙衣包，在燃燒中，大半 C 化為灰燼，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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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正用攜來的鐵枝，將露出箱外未燃盡的一角，都塞進火堆中。 


趙國 { T 在九叔的話説完時， 1 F . 待詢問，眼 W 望着李麗梅，不由自主地驚呼/一 下 


但見姆指被火着的李鹿梅，本來泥赀色夾着許多紅斑瘀痕的臉，那些瘀痕已漸消失， IflJ 




i 


那黃泥顔色，也閧始褪去。 




「錢扁芬！妳好奵收妳的衣服吧！妳的- +•• 我們都清楚了，安心*吧，我們答應妳的， 


定會做，很快冇丫頭來陪妳，記得，以後也不耍再『搞』李麗梅了，她不能陪妳的，記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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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哥很誠意的説。 


眾人都看見，聽了根哥的話，李麗梅的瞼色，越來越白，換句話説，本來臉無人色的 


她，現在開始恢復正常了。 


「妳真的答應吧？妳答應離開，我便放手！」根哥這時再對附於李麗梅身上的錢嘉芬 


「嗯：我去收衣服 了！」 李麗梅的聲音，沒剛才的沙啞 ，只是 微弱而無力 


「妳安心上路，好好走吧！」根哥説話時，突然將一直夾着李麗梅的姆指放了。 


李麗梅仍軟坐在巨石上，根哥夾着她的手時，她的手被吊在半空：此時她那手撐着地， 


像是很累的«子 


「沒事了！終於走啦！」根哥覲察着地上的李麗梅，道：「黃氣全褪消，她真的離開 


了。回去為她做場法事，我是指錢嘉芬。 


趙國宇看看手上的惋錶，向曹柏堅道：「應該完事了，你看着他 fl 收拾好-千萬別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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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火種。我先返辦公室/ 


1 . 














根哥似乎也覺得自「し的事做完，聽趙于説畢，也隨矜趙國 T 走卜： n ： 石， tli 辦半處方向 


齊步 


• m 人 t 過遊戲架，趙國宇忍^住問：「我調到這兒オニ年，誰 il 錢惠芬？你和九叔好像 
知道甚麼？， 

「噢！ I 幾年前，就在石澗迨袅，有家 m 子廠的員 T ,放假來爬6澗，當時發生意外， 
有倘女孩子火足跌下，後腦碰到大石，失救死了， in 女孩就是那個錢嘉芬，想不到這麼多年， 
S 在 ili 兒……」根贾用平淡的語氣 M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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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宁點點頭，> 果然如此，剛 d 我也有點猜到大概也足 In 類亊情，似你是怎麼#得制 


R 也 n 匕 
py 


根哥回荇得更淡然..「我學過神打， e 類事都懂•點兒罷了。 


-完-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大約是發生在二十年前尚未回歸的香港，所以郊野公園一切的陵 


示，仍是中英對照。 


而為免影響當事人，書中的人名全為作者虚構，但告訴我故事的人，親眼目睹 「李 E 


梅」在光天白日下，臉色如何由蠟黃，滿佈被捏瘀似的顏色，怎樣恢復正常的整個過芪。 


有 M 「錢嘉芬 J 的意外， 亦 是千真萬確，往圖書館翻閲舊報 章，可以找到 當年曾 經發生 


這宗意外的新聞。 


至於何福全等十幾人，集體被困於山中迷路，直至見到那古怪 石屋， 而李麗梅喝了 石屋 


内的老頭兒给她的一碗水，幂人經他指點，才能尋回出路一事，究竟這群當事人後來是否尋找 


到「集體撞邪」的真相，據告訴我這件真實往事的人也不知道。 


在郊野公園工作的技工們，的確有一部份是由當地村民擔任，他們對周園環境十分熟 


怎-據説事情發生後 的 手年左右，有次他們在执行「打火界」的工作時，在叢沐 t , 意外 地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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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露比是深宵節目《夜半輕私語》的主持人。一夜•有一把沙啞的聲音米電，自稱已修死在大水渠裏.求她 t 手缉 

先。她起初以為是惡作劇，豈料三天後，警方找到男屍，並在屍身發现了一張常合的德取熱竦紙條 . 露比被捲進了 

也案液渦.並發現與之有着鷲人的關係。 

















「各位，現在又是我——陳露比在空氣中陪伴你們的時候，歡迎你們收聽這個節目—— 
《夜半輕私語》，在以下這一個小時的節目中，歡迎你們打電話來，點唱你所喜歡的歌曲。又 
或者有甚麼心事，甚麼快樂事，想與我分享的，希望你們打電話入來給我……」 

顧凡夫斜躺在沙發上，閉着眼，聽着收音機裏傳出那熟悉的聲音，他的唇角泛起 I 種很 
奇沙的微笑，好像有點不經意的，又好像似笑非笑的。 

這時收音機傳出時下十分流行的一道情歌，當歌曲差多唱到最後時，聲浪很迅速的低下 
來，伴着最後幾節音樂，那位自稱為陳露比的節目主持人的聲音，又再次響起來了。 

「聽完陳奕迅這首本星期已自流行榜第三名躍升到第一位的歌曲後，我開始接聽今晚第 
一個電話……喂！對！是你了，你是哪一位？」 

「露比，我……真的是跟我説話嗎？」收音機裏傳來怯生生的聲音。 

「對啦丨不錯，是你呀！別緊張，可否吿訴我，你叫甚麼名字呢？」陳露比肯定的語 
氣，鼓勵着電話裏的聽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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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美。」那怯牛生的聲咅回答 




「你好！阿美，多謝你打電 ns 入來給我，町否吿訴我，你有甚麼話想跟我談談的？」主 




持！在問。 . # 

「我好驚！ Mfi 我頭一次打通電話……我……沒有準備，不知該説些其麼？」 

a 一 

「阿夭，不用怕呀！你甚麽也可以説的……」節 ㈣ キ持人到底經驗豐富迚忙便引導這位 
打電話入来的聽眾説話：「讓我猜一猜，你還是學生，對嗎？阿美！你可否^訴大家，你唸幾 

: /.if N 

年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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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入來的聽眾説話：「讓我猜一猜，你還足學生，對嗎？阿美！你可否作訴大家，你唸幾 


「中 • 一。」 

「哎呀！唸中三！阿美，你豈不是很年輕，可否佐訴我，你為甚麼這麼晚還不睡«呢 
現在已經是半夜十•一 點幾呀！」 

「我明天不用 k 學。」阿美怯生生的聲音乂傳來。 

「原来如此！阿美，你足時常收聽我這個節 H 嗎？」陳露比在問。 




二•な6 

二. - 

、て 

mM 

身 














「是的，我每晚都聽，露比，我很喜歡你主持節目……」那位年輕的聽眾，在主持人的 
引導下，原先的恐懼逐漸消失了，開始與主持人談得十分愉快。 

顧凡夫在沙發上聽着聽着，突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把電話拿起來 . 

「哈囉！是你呀！這兒是《夜半輕私語》節目，可否吿訴我你的名字？」陳露比為剛才 
的阿美播了她點唱的一首由謝安琪唱的新歌後，又接聽第二個電話了。 

「……」然而，所有收音機旁的聽眾都可以聽到，在陳露比的説話完後，收音機裏竟有 
兩秒鐘的沉寂。 

「喂！喂！電話裏的朋友：你已經接通了，請你開口吧，要不然，我要接聽第二條線的 
電話了！一 陳露比對於類似的情形，十分有經驗，所以不慌不忙又道。 

「露比……」終於，再經過兩秒鐘的沉寂後，電話對面傳出一個沙啞得來像夜梟般敎人 
聽來混身不舒服的聲音。 

「這位朋友，可否告訴大家你的名字？」 

















「我……我不知道我叫其麼！ I 那沙啞的聲咅這次回答得很快。 


塵 | 


「親愛的朋友，你真#開玩笑了，你不#歡吿訴我們你的真名字？不若讓我給你起一個 
名字？」卞持人對應付^種各樣的聽眾，經驗老到，所以並不在意…… 


「你是男孩子吧？聽你的聽音好像很成熟，不如我就叫你保羅 '好嗎？」陳露比仍然用 
一 i 快的聲音道。 

「随便！」那聲音沙啞的聽眾又逬。 

「那我就叫你保羅了！」陳錤比在空氣中説：「保羅，我聽你的齊音好像故意裝得那麼 
沙啞的，你以前足否曾經打過電話來，與我聊過大的？」 

「沒有，這珐第一次！」被主持人剛起 r 保羅名字的聽眾冋答。 

「我也足隨 II 問問，其實不管你是舊雨新知，都是那麼歡迎你打宽話入宋的，對 r ，保 
羅！今晚你有 tt 麼想跟我聊聊的？」 

「我……我想 1 RIJ 你荇我在這兒呼顢 I 下，希望各位打聽過 S 個節 n 的朋友……，缺=我申 



■二露 __ 


, m 


mm 

























冤……」那沙啞的聲音從收音機裏傳出來，似乎越來越沙啞的了。 

「哎呀！保羅！」主持人經歷過無數大風浪，聽了那保羅這麼説，依然笑嘻嘻的，不當 
一回事，仍然用極之輕快的口氣説： MM 麼嚴重呀？是誰冤枉了你？你有甚麼冤情想吿訴大 
家，快快説出来，我和其他聽眾朋友，一定會替你主持公道的：不會是你的媽媽冤枉你偷了她 
的唇膏來搽吧？」 

陳露比不但對保羅這位打電話入来的聽眾，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未有半點動容，反 
倒跟他開起玩笑來。 

「我不是偷唇膏，我是被人殺死了，但兇手是誰，我卻不知道，我想……請各位聽眾朋 
友，若看到甚麼人把我殺死的，吿訴警方，替我申冤呀！」保羅的聲音越説越沙啞，又好像氣 
喘似的，越來越難聽。 

「保羅！我猜你一定是個頑皮的男孩子，不過，我仍然很欣賞你的幽默，三更半夜，我 
們還是不要談甚麼被殺的玩笑，畢竟我們這社會暴力已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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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再提其、®:殺人、謀殺這話題！」一個出色的節目主持人，允其是主持接聽現 
場聽眾打電話人米的節 R ，除 r 懂得應付各種故; S 搗亂的聽眾外，更會懂得化險為央，既不得 
失仟何聽眾，又要不偏離電台及節目立場。 

這位屮 I 名的節目卞持人陳露比，確實不 ft 盛名，在明知這位聽眾打電詰入來搗蛋，依然 
笑嘻嘻的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把場面應付過去。 

可是那叫保羅的聽眾，顯然不肯罷休，竟然對者電話喘了幾口氣，乂道：「我真的死得 
好慘，請各位聽眾，肴到其麼人謀殺我的，通知警方吧！」 &. 

「唉！保羅你這玩笑是否流行的所謂黑色幽默呢？你説你已經死了，你又怎能打電話給 
我們？你説你被人謀殺，似今天報上似 T 沒有任何人冇關新聞呀！」陳露比用勸喻和暗示方 
法，那叫保羅的聽眾仍不斷的胡説八道，所以她決定改變方法，乾脆跟他開玩笑ド去。 


「我*便在這兒呼顢，我的屍體在一條大水渠下邊，再沒有人發現我，我怕會給沖出大 





























，保羅！玩笑開到 a 兒差不多 r ，很多謝你今晚打 « 話給我們，你需要點唱嗎？」陳辦 

比覺得冉往下説，這位惡作劇的保羅，花樣會層出不窮，所以便打斷也的节淘。 

「……」笠料，保羅這次根本不 W 答便掛了電話。 

畢竞遇上«樣不禮貌的聽眾，作為節目±持人是不會太 a - 興 的， 所以在電話 波掛斷後， 
陳蕗比便道：「剛才給大家提拱了邵麼個夜半奇談的節0，我想也足夠了，到底收音機旁許多 
聽眾，也像我露比一樣膽小的，所以我希望接着打 m 話入米 的 朋友’不要 W 嚇我了，露 比聽 5 S 
剛才的故事，已經有點客怕，若嚇娲了可沒有人為你們主持節； In !」 

陳露比頓了一頓，又再次用輕快的聲.•首道：「我再接聽一個電話’ 大家和我猜 接着下来 
的聽眾會是男孩還是女孩 -/- 呢？喂！我是露比……」 

剛才的惡作劇電話，在 4 T ‘持人接聽第：一個年輕人的電話後，經 I 綸輕鬆愉快的對答便^ 
全沖淡了’甚至在節：□未完時，大家都 C 經忘了，曾經有 過那麽 一個 無聊的電話。 

陳露比 J & S 4 II 裏非常受歡迎的唱片騎師，她除了主持《夜半輕私語》這個深宵節 H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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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L 白大的1-金時問、* • ,、モ持另•侗流行歌曲榜的節 y ， a 受聽眾歡迎。 

許 多大牌歌 e ， 未必每個節目都肯卜來接受訪問的，陳露比的節目，卻是ヘ母侗紅歌 M 從 
不 ftl 絕上去接受訪問的，無他，因為陳露比的節 S 收聽率 A ， 對他們的唱パ銷路及知名度有 • 
定裨益。 

陳露比年紀不過廿五左右，但キ持甫台節目卻存極豐富經驗，當她初踏大學之門，就 Li 
踏入 mft 作兼職的節鬥キ持，未畢業 td 在廣播界蝣露頭 e ，當她在： sif . 系舉業後，全身投入 S 
行業，事業 m 上達到高峯，成為本地最紅的唱片騎師，現在她除了- t 持日夜兩個節！：外，更是 
節目監製。 

由於工作極忙，好像那夜来了個惡作劇電話的小5，•出直播室，她都已拋諸背後 ，； W 
也沒有想起過。 

豈料，第 • 一大一早，當陳‘席比回到電台時，她的冋事岳仲燾，在地ド大堂的窀梯 U 見到 
她時，便連忙扯笤她冏：「露比，聽説前天晚 h ，你接過1個怪電話？ — 









I - 

「前天晚上？」陳露比 M 了呆，想 了 想，聳聳 « 道：「我忘了，每天 聽過那麼多電55， 
哪襄記得……」 

「不足有侗男人説他被人殺死的嗎？」岳仲熹提醒她 ◊ 

「噢！ 原 來你指那個屯 話？ 對呀！ 是有個 無聊 人打了逍 麼個電 話進來。有 r 岳仲袭的 
提•.小，陳露比終於記起邶個電話米 r ，•小過她卻好奇的毕# 岳仲熹 ，問：「無端端的， 你怎會 
提起這事來？」 

「你還沒有看今早的報紙嗎？ J 

「沒有呀！今早米晚 r 點，未來得及# 報 紙，怎樣了？ 有甚麽 特別的 新聞 嗎？」 

「你不知道，警方竟然在沙 ㈩ 的一條下水道，發現了一 具 男屍 ……」岳仲裘忙道。 

未等他説完，陳露比卻冷淡的説：「發現了男屍又怎樣，雒道跟那起電 話 有 關係嗎？芥 
港地，時時刻刻都有這揷事發生，真虧你想得到，把那件新聞與我節目中的捉狹奄話連 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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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比，我也不至於适麼白痴吧？」 E 仲熹用無辜的口吻説，「+過，那男屍的身上 
竟然發現了一張紙條，卜面寫的電話，正是我們電台的聽眾熱線……」 

「那又如何了？你難逬以為真的是那個死者打電話來找我？」陳露比還是極之不以為 


「我是沒有這樣想， m 警方顯然不這麽想，他們今早上來，問我們的經理要去前晚你的 
節 B 的錄音帶冋 i 聽， Irlj N 有個警 M 在辦公室等你 M 來，想跟你談幾句！」 


「甚麼？居然有 W 方人 M 跑上來？天！他們怎麼會把兩件事扯在|起的？」陳糜比有點 


震驚 


「快點上去吧，兩位警員還在食客室呢！」岳仲熹説。 

當陳辦比走入會客宰時，果然兑到兩名穿舂便裝的警務人員在跟屯台的經理説話。 

「_踞比，迠兩位'£陳督察與李沙展，他們等了你好一會，想與你談談。」經理説道。 

陳露比與刚位筲務人. H 點頭招呼後，那位陳督察先開口 了，「對不起！陳小姐，我們因 






































為發現 r 具男件 w 體， fro 他手上有貴台的聽眾熱線號碼，加上因為你前天接了個占怪的電 
話，故此上來想詰問你幾切，希望你不要介怠！」 


「當然不會，協助警方撲滅^行是我們市民的 U 貝仟，你們請隨便問好了！」陳路比爽快 


道 


「我們剛才已經聽過當晚的錄竒帶/，陳小姐，我想詰問你，憑你 4 f 持接聽電 5S 與聽眾 
談 P 5- 的經驗，前晚那惡作劇電話，你是否認為那個聽眾沙啞的 t * 是故意裝川來？」 


「足的！我記得常時我也這棣問過他，但他否認了，我當然不會深究ド±-!」 


陳督察點了 S 頭，又問：「你與許多聽眾談過話，有許多是止.次， M - 至是經常#打 


電話入來你的節0的，足嗎？」 

「是的！我的節目通常都有•群基^聽眾！」 

「那麼如果一些曾經•小 Ih 一次打電話入來給你的聽眾，你是否有可能認得他們的聲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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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而且經常會！」 

「包括他們化名打電話進米？」另外那位李沙展突然插嘴。 

「那耍右情形，有時對方的臀音比較特別，或者語氣與眾不同的，就算他們化了個名 
字，也都很容易可以認出他們來的！」 

「门取後 I 個問題了，陳小姐，那晚與你通 m 話，被你替他起了名字叫保羅的聽眾，你憑 
你的専業經驗，是否認為他是首次打電 SJ 入來？你以前從未聽過那聲音的？」陳督察又問。 

「…… S 的。」陳露比-4:冋答 M 個問題前，很慎重的考慮了 Ft ! 分 M 。 


「好了！我們沒冇別的問題要問 r ，謝謝你合作！」陳督察含笑站起來。 

「陳督察，不介意我請敎你一侗問題嗎？」陳露比這時反過來開口。 

「當然不！請問好了。」陳胬察仍然極有禮貌。 

「你們不會，具的以為死去的人會打電話*我的節 B 透露自 LL 伏屍地吧？」 

「噢！陳小姐，我想你•定誤#了，我們當然不會相信有那麼無嵇的事， m 我們卻考慮 














贾肀 3 馱迁 ro 

另一問題，那天打電話給你，是否有可能是兇手呢？」 

「其麼？兇手？你意思是殺/人，棄屍水渠下，然後故意打電話入來給我，奵引起人注 
意？」陳露比失儀的驚叫起來。 

「小姐，是有這棰可能的，犯罪心理學是很奇妙的， IH 如有些兇手殺 r 人之後，齊歡潛 
冋案發現場，看看警方人員怎麼忙碌的，也有罪犯做茱，足以挑戰筈方為 m 搮，所以我們不排 
除有這種可能性！」 

整個 b 午，電台的同事們，都在談論#前晚陳露比的節目，接入一個冇可能是兇手打来 
的怪電話，各人議論紛紛，有的認為可能性不大，有的卻和陳督察的意見•樣❶ 


木米，陳露比自己從一_始就覺得，那只是一個惡作劇的 m 話，沒想到碰巧#有一具男 
域被發現在那個電話屮所提過類似的地方， m 繁方居然有那麼的顧慮，這也使她有點.小大舒 









到/ド午，連記者也收到消息，許多記者便湧到電台来，? • 若訪問她 


本来，陳露比與記者們就十分稔熟的， W 為她除了、.上持窀台節 n ，有 K - 麼電台的人 a 綜 


八口節目，她都是3儀，所以见報韦比起一個中等知名道的電視藝 fi ， 有多無少 


但有關這件率.陳露比對記者這樣回答的：「我知道的其實跟人家聽到的一樣 


R 雷比頓了顿，又«鑛銳：「所以你們訪問我.我也不知道有 «• 麼可以説！」 


「露比。聽説連 W 方人員也來問你，町央吿訴我們究竟警方需要你提供 S 麼資料呢？」 


有個記者問 


「沒有讧麼特別的，不過是有這倘巧合，所以警方循例問閊！」陳露比當然不至於把陳 


督察跟自己的對話，向記者們透露 


何 Jt 中一男記者卻突然問：’露比，你對前晚那個電話，有甚麼想法呢 


「我？」陳露比想/三秒，便道：「我好怕呀，別忘了，我上持的節 H 是半夜，：〇!播的， 


半夜®台的工作人 fl 不多，我獨， U 在錄竒室中，接聽聽眾的電話，實在想不到有朋友打電話來 


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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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3様嚇我，所以如罘各位記#朋友肖幫我忙的，請也替我呼顧一下，請愛護 我的聽眾們多疼我 
一點，以後不要打這種#嚇壞我的茁話進來！」 


又^‘個女記者問：「露比’你對今次發現男 W 的現場’與常晚的神秘電話 所説的地點 

一樣，有：4麼想法呢 




「我想那純綷是一種巧合！」陳露比平時很樂意接受記者訪問，但 此刻卻 /IJ 十分 誠懇的 
U 氣對記者們道：「各位，我很感謝大家這麼關心我，•小過這 件事總敎我有 點不安，所以各1¢ 
如^真是體諒我的，希毕華下留怡，不要再渲染這件事， La 為，我害怕萬一引起惡乍 劇。 V ， 
以後經常打迫榫電話 入電 台，無論 是給哪 一個主持人，亦 不大好呀！ 

「蕗比，你放心吧！我們懂得怎麼做的。」 

「#1叫|.我們跟 fr 那 *! 好的朋友，一定不會使你為難的。— 

「謝謝人家！謝謝大家！」 

記者們也真 <=作，次 U 見報並未有怎麼提起追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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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這天足星期六，陳露比只是逢星期一至五土持《夜半輕私語 > ，星期六、日則是由 
其他©片騎師主持，換言之，週末晚上，等於是她的假期。 

五點鐘踏出電台門口，顧凡夫駛着 d 色的 R 本小房卓，恰巧也來到電台的停車場，陳露 
比很快的上市後，顧凡夫很輕鬆的問她••「今晚想到哪兒去吃飯？」 

■慕’想—去-.」 

1 ? IHl ? 那史要吃 一£的，你白1 f I 了 

呢！」顧凡夫很憐借的看她 I 眼道* 







「不是工作，是那個 tli 話！」陳露比皺畚13説。 

「傻瓜！ a 足太傻了，不是跟你説過嗎？??方也是循例問問，那只是個捉狹鬼的惡作 
劇，常晚我 dl 有聽你跟那聽眾的對話，聽他的沙聲，就知道是故盘裝出來的，對付這種無聊 
人，你放在 心—， 不 fi 自討苫吃嗎？ 」 顧凡夫勸道。 




ぬ： 「本来我也迠樣想的， fn 不知道為甚麼？我好像心襄很不安，彷彿有甚糜乎悄將會發生‘1 _ 












似的！」 

「你心理作用，不過，也雕怪你會迠樣，警方問你，記者 又 訪問你 ，明明是無聊事，被 
-+-: ル得煞有介事的！」顧凡夫搖/搖頒，柔聲的説：「我一個 研 JW 只介兩晚可以和你一起舒版的 

渡過，你怎麼要返家呢？米，我們去 赤 柱吃晚飯，然後到海灘走 走，你不足很喜歡那邊的海灘 
嗎？」 

労朋友 這 麼的説，陳露 比. 小忍心拒絕他， ^ 是整 個晚上，她雖然跟顧凡大有説有笑’但 
只有她自己 明白， 心裏始終^件半，不能放開！ 


「小顧，我^個預感，那侗無聊聽眾，仍會打電話給 我！」 當她走在沙灘上時 對顧 凡夫 


説 


「你也懂得説，他 JE - 無聊聽眾了，你竟會受這®:人影 n 日？ 而且你主持 節目那麼受歡迎， 
這麼多少年人打電話來，他就算要打入来，也不容易呀！」顧凡大樂觀的説。 

「但我也不明 白 * 讧 麼緣故，， n 從警方人 fl 來找過我之 後， 我就 一宜心 裏十分不安，璁 
















是患得患失的。」陳露比悶聲道。 

「你自己也暁得，那只是巧合，但太多人煞有介*的談論，宵接影響你的情緒，這並不 
出奇！」顧凡夫安慰她道。 

「似你知不知道，警方人 a 告訴我，那天的電話，有可能是兇手 It 接打電話入來，根據 
犯罪心珂學研究，他們是有可能這樣做的！」陳露比頓/頓，又説： r 每當我想到我可能是跟 
殺人兇手聊天，我就很緊張……」 


「這不過*替方的推測，怎可以作^呢？傻瓜！你 ’ InJ 都很#枭的，怎僉那麼容易受影 


響？」 

「我現在好怕走入宵•播室，只要那此1入来的電話紅燈一亮起，我的怙緖 D 然會很緊張， 
我真怕會在節 S 中講錯話！」 

顧凡夫當然明白，陳蕗比的工作，一定要保持淸酹的頭腦，尤其應 ft 現場直播和接聽« 
話，一點錯也不能犯，所以陳露比的擔憂他極明白的，便道：「你千萬別 M 樣想，盡量放輕鬆 























點，以前有過 « 等你下班的變態色、 g 打電話入去給你，你不是也應付得很好嗎？辦比，我很相 


佶你絕對能應付得來的，切不可自己亂 r 陣腳。 


顧凡大這幾句鼓舞的話，對陳露比采然起'^很大的作用，「你説得»，當時那色«打 


電話入來，説知道我住在哪裏，乂説要在我家附近等我，我都不害怕，現在沒有理由要紧張 


呀—.」 


經顧凡夫費了不少唇舌，陳露比終於 IHJ 復/信心，兩個人在沙灘上漫歩，過了一個十分 


愉快的週木晚上。 


到了星期一晚上的《夜半輕私語》節 B 時間，初入直播室時，陳露比還是有點緊張的， 


不過到底她是很專業且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常她面對機器，向宥空氣説話時，她已經渾 fer 其 


麼兇手問題，完全回復平時的輕鬆愉快 


擁護她的聽眾，仍然是爭相打 T 6 話入来，而毎個入來的電話，都十分正常，那些年輕骢 


眾很愛跟她談話 




















與聽眾談話的內容，與平時大同小 w . ，有的是點唱的，有的是特地打電話來，向她訴説 


功課壓力大，也有跟她談論愛惜的問題，亦冇些是天南地北， L 要就是要跟她説説話，就已心 
滿足的。 

星期二晚，節目同樣顧利*連陳露比自己，也^了先前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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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很快—期一爭，時間過—，一 1 r 很1，不 


iif 5 


知道大家足否與我一樣，我總愛把一個星朋分成兩半， ffi 期三之前，算是 I 個星期的開始 ， fn 
過了星期：一一……」陳露比特別動聽的聲音乂在收音機衷飄出來。 

「前晚有位聽眾打電話來，想點唱陳潔靈的《今晚夜》，當時我沒有©备歌在手上，今 
早回米特地到 nsii- 房揀了适首歌，現在就把迠首歌送給那位叫仙蒂的朋友，同時也送給人家 
—— 陳潔靈的《今晩夜 》…… J 

常音樂響起之後，陳露比很輕鬆的章起咖啡喝/口，同時準備好要播放的笫二首歌，常 


^0 











音樂完結之後，她便説：「聽完陳潔«的歌後，聽聽今晩的電話 • 




し 二^ 


i 






，： ： 1通 

s-sii'Jilr.. 


'.■;r!Hfrb:»'i :v,..:■ 


14 


i 





7 

6 

霉 












「喂！我是露比’你很幸運，成為我們今晚第一位接通的聽眾 ，可以吿訴大家 你的名字 


踌 


「我叫阿賓 


個年輕男孩子的聲&響起來 


「哈囉！阿賓’你今晚想跟大家談些甚麼呀？」陳辦比用她 •«• 輕快而允 滿 親切感的語 
氣在與電話裏的聽眾説話。 


電話人約談了三分鐘ん•右，在那位 叫 阿 - K 的男孩子點 唱了時下最流行的劉德苹 的歌 
曲，陳露比跟他説了再見後，便乂再接聽第二個電話了 


「你很 幸運，今晚第一. 個 ® 3?;- 就是你 了， 吿訴大家 你叫甚麽名字吧？」 

「露比，你叫我保羅！」電話屮傳出熟悉的、沙啞非常的聲音道。 

本來心情與精神十分輕快的陳餺比，乍聽那聲音時，整個人都是一庄，須時，收咅機旁 


聽眾立刻發覺，空氣中竞有卜幾秒鐘的沉寂 


保羅！我當然記得你，你是那位很喜歡開玩笑的 朋友，不過我希望尔今晚 不要 再 








鐘 








i 


説那些黑色玩笑，丄次我也説過，我膽子其實很小，而且又是女孩子，你也•小忍心讓我半夜 - I 
更獨個兒在直播室中膽顫心驚的與人家做節目吧？」在沉默了十幾秒後，露比就再次開：1。 
「不！你誤會了，我今晚打電話 米， 是要多謝你的 ，如 果不是透過 S 個節目跟你通窀 


話，我相信我的屍髏不 會那麽 快 被發 現，所以，我特地打堪話來是要謝謝你的！ 




本来露比想立刻警吿那位聽眾，要他不要開玩笑，可是那個被露比改名叫保羅的人，説 
^一兀那番話之後，便立刻把《話掛斷了。 

陳露比對着米. SJ 峯呆了—:一秒鐘後，才恢復 TF 常：‘剛才的朋友寊在太令我失*了……」 


「不過，可能這位朋友晚上_不#，所以打電話米#開心，雖然他這種黑色玩笑令我很 
害怕，但沒有辦法呀！我： SI 個節：〇接聽各位朋友的電話，是希望鉛#空氣與大家對話，聽人 
家傾訴一些你吋能願意跟我分享的心事，有個別一兩位朋友要佔叫這個時間來惡作劇，我也無 
辦法，因為我們的熱線是公開的，但願以ド接人來的電詁朋友，真的會與大家談談他的心裏 
話！一陳露比&第一次，在 TE 台節目中，流露了自己真寅的不滿感情！ 












3 紅而 


巳經死去的人是絕對+能打電話的，所以《夜半輕私語》這節目屮的聽眾保羅，一下成 
為許多電台同 ¥■ 談論的話題，人家一致認為正如陳露比在節目屮所説，那是個問極無聊的人， 
在半夜*一更故意打 m 話入米開電台主持人的玩笑。 

為了這件事，次日露比便與遒台的節 B 總監研究對策。 

「我明白，你因為這個無聊的聽眾電話受到騷摱，不過，他能打得進電話來，機會不會 
很大！」 

「總監，我懷疑迨個無聊的人每晚都打進來的，只不過就如你剛 d 所説，他並不能 那麼 
幸運，每次都能接得通，但亦無法保證，他次次接不通的。」陳露比道。 

「你想我怎麼做呢？」總監問她。 

「+來我足 nj 以逼自己不當一 W 事的，但總監呀！我實在^願意在節冃中#被逼出壞 
的情緒，影響到節：：！的質素，所以吋否請人缺：1我先接了線，問清楚沒有^疑才讓«話接入來 





:嘀 


呢？」 


「可是，口間的節目可以這樣，半夜節冃……其他同* • 都收 rH ，若這樣做，除非付加 


班费，那節目的成木……唉！奵吧！權宜之計，明天我便找個同事晚上回來先接屯話！」總監 


答允道。 

「謝謝你，總£。」陳露比如釋重負。 

總監望了她一眼，狐疑的問：「其實我真不明 a ，你一向做節目都很淡定，又很冇經驗 
的，今次怎會這樣的害怕呢？那根本是侗巧合 rtfB ，真是不能明白，你怎會怕得這樣？」 



:. 二 i::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理由？ m 無論如何，我不希®再接到那樣可怕的電話了！也許我實 
在太久沒有放過假了，精神很緊張，總監，你 M 好能給我|些假期！」 

總監聽了她的話，忙忙搖頭，道：「你不用説了，我^願找人給你接奄話，萬萬別提假 
期，你放了假，節 n 收聽率大跌，廣 tt - 客戶把廣 ft 都抽起時，我怎向 h 頭交代？」 

「總監，別把我説得那麼重要，這個 111 : 界沒有誰都 ni 以的，我有 m 年沒放過假了，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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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而 


今次你不許我放假，遲陣子’無論如何也要紿我假 期，否則我支持不來……」 

「好奵！這侗我們遲點再説，現#我#你安排同事每 晚回來替你接電話’ 將來讓我們把 
節目作總調動時，一定給你假 期！」 總監不等 陳露比説完，已打 斷她的 話。 

I 其實，我也不明白，你為 tt 麽 3 r 那麽害怕，那個保羅第二次 打電 話給你 ，足以證實他 
真的就是故意打来跟你開玩笑的，你還怕甚麽？ J 

坐 在陳 Is 比家中荠磨的顧凡夫，見到陳蕗比悶悶 不樂的樣子便安 慰 她。 

「到底上次鳘方發現那宗下水道渠邊男 R 案，抓到 人沒有呢？」 陳露比問 非所答。 

「我怎麽曉得？」顧凡夫聳聳 H 道。 

「你是記者呀，你怎麽不去追 追這宗新聞？」 

「小姐呀！這麽雞毛蒜皮的新聞，誰去留意？」 

「對了！提起警方，那個其麽保羅是 0麽冋事？纸|他真如警方所説，是個兇手，我還 
不是一樣宵怕嗎？」 







_l_a: 


「真足傻瓜！這有 tt 麽可怕的，那厮只是無聊，這世界上無聊的人寊在太多了，你 Q 己 


(一^ 


做電台的，難道你就不覺得，這城市無聊的人多得很，單是打電話入來找你聊天的聽眾，已經 
夠無聊 f !」 顧凡夫不以為然説。 

「喂！你別太過份呀，連我的職業你也侮辱？」陳露比臉色一沉就道。 

「我怎會這樣 f ， 我只是説那此 .1 打電話來講無聊點 PR 的小孩。」顧凡夫忙忙解釋 
「他們也不是無聊呀，你只是年紀太人，沒有他們那種心情而，し，你可別胡説。 對啦！ 
還 JB - 説.止經的，你替我力查查那件男屍的案件有沒有•卜文？到底是謀殺還足自殺？兇手抓到沒 
有？」 

1唉！小姐呀，這種新聞如果有 tt 麼大進展，警方也會發佈消息呀，現在聲沉影寂，可 
見案情一定是膠苕，還用去査？」 

「你積極點好不好，就當是為了我去杳，這可以吧？」 

「好好！我 £* 査！」夂朗友人發嬌嗔，顧凡大只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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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也不明 n 你，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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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乂怎麼樣？整件車根本就只是侗巧合，你卻為 r 一個捉狹鬼 的 電話，牽腸 掛肚 ，多不值得 
呢？」 

「你不會明内的，連我也解釋不來，(0我總有個感覺， e 件事還有下文，那個怳羅，還 
會来找我的！」 

「不要胡思亂想。」 

「反正你一定要符我±杳查，若有甚麼消息，你要笫一時間通知我。」 

「知道了，小姐！」顧凡夫無可奈何的説。 

半個月 r ， 《夜半輕私語》這倘節目，再沒有被任何無聊奄話騷擾 過， 替陳露比接電話 
的同事，也沒有再接過任何 I 個膂音沙啞似那倘保羅的電話，所以陳露比的精神，總算鬆弛 r 
許多！ 

總監提出要是再沒有問題，便要取消找人先接電話了，以免增加節目負擔，雖然陳露比 
是有點不願意，但也明白：奄台+可能長期供應個接線牛給自己，所以也同意了。 
















與此同時，她那當記者的男朋友顧凡夫，卻沒有杳到有關那被發現 r !-: ド水道的!/ J 屍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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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進•步資料，只知道男 K 驗屍結果顯示是被謀殺的！ 

然而，瞀ガ的懸案多得很，雖然當初警方也設立/個專案小紺負^調杳，但拖 r 整個月 
時間，案情膠着時，警隊另有其他新的案件要辦，在人手不足的情況ド，那個專案小組也解散 
r ， 先去調査 K 他事件了。 

終於顾夢成為過去，陳露比又回復以往那樣，每天晚 h 做完節目，她的男朋友#送她回 
冢，有時會宂±-吃點宵夜，乂或者在她家坐一會兒才 N 去，平時她能夠睡落床，已經足兩點半 


這一晩，顧凡夫因為有件突發新聞要追，所以•早打電話給她，不會去宙台接她放 H ， 
所以回家後隨便吃點宵夜便睡覺了。 

沒想到剛有點睡意時，突然床頭電話便響起来。 

準是顧凡 A : 剛下班，所以打電話來，陳露比抓起電話，木能便問：「怎樣了？現在才 F 










班 


「陳小姐， & 我！」^話衷傳來熟悉的沙啞聲音，當陳露比聽到這聲 s * 時，甚麼睡意都 


給驚醒了。 

「你……是你？你怎會知我的.志話號碼的？」陳露比第-倘條件反射便是這樣問。 

「我知道你不希望我打到電台影響你做節 R ，所以我便打到你家裏來！」 

「你到底是誰？你為甚麼要捉弄我？」 

「陳小姐，我沒有惡意，我不是跟你説過，我很感激你，由於你的節 R ，才讓警方找到 
我的屍體，我根本沒有惡意 …… J 


「你還在胡説八道？」不知如何，當陳露比聽到對方這麽説時，她覺得自己的被窩忽然 


之間變得寒冷！ 

陳露比末等那人把話説完，卻已把■笛話擲下。 


「不！我.小要知道，我不要知道任何有關你的事，求你不要 騒擾 我，不要…… 」擲ド電 



こ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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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她，還在歇斯底里的叫着。 


直到她發覺，其實 CI 己再聽不到任何聲音，她才總算定過神來 


第一時問跳起來.就是打電話到顧凡夫家£，還好顧凡夫剛ド班回來，聽到她的聲立：1 


便向她問：「怎麽了？這麽我還打電話給我，是惦念 S 我睡不若嗎？一 


「小顧，剛才那個保羅打電55來給我，説要吿訴我誰£殺死他的兇手！」睞露比在 m 話 


中緊張萬分的説。 


「你做#了！唉！都過了那麼多日子了，怎地你仍然忘不了那件事呢？」顧凡大在 m 話 


中嘆/口氣答 


顧凡夫聽了陳露比的話，根木不以為意，只認為她•小過足做了個惡夢，所以才會 a 麼輕 


_的笑她。 


「.小！我是説真的，我剛才的確足已經睬了落床， fu 電話忽響 r ，那厮打電話來， 


陳露比把剛才的悄形，一五一十全; , , •• 訴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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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説不是在做惡 夢， 你想想，那人怎會有你家的號碼？而且 ，死 r 的 人 又怎會打電 
話，你就別傻 r !」 顧凡夫聽完之後，依然足十分輕鬆的説。 

「■小！迨*真的，我饩訴你，當那廝與我對話時，突然之間我是感到被窝冷得很呢！」 

「這足你的心理作用！」顧凡大仍然不以為点，更逍：「太 HJ 惜了，你為甚麼電話要扔 
得那麽快，你應該聽聽他到底説誰是児手，説不定真 nf 以給警方提供資料！」 

「你還開玩笑？」陳露比幾乎用哭泣的聲音道：「我就足怕，萬一全是真的，我才•小要 
捲入別人的謀殺漩渦中！！丨 

「小姐，你別太富幻想力了，哪襄有這麼嚴重，他可能是一侗你的聽眾，杳到你家裏的 
電話，故意打奄話來開玩笑的，你這麽認真，不就故意捉弄你嗎？」 

—不會吧？」顧凡夫自始至終的輕鬆態度，對陳露比説來不無鎮定的作用。 

「你相信我呀！怎會有鬼魂打電話給你？把電話插頭拔出来，好好的睡•覺，保證你明 
天不#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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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怕其麽？電話 ttM 都拔了，就算他要再找你也無從，聽話好好睡，明天中午 


我陪你午飯 ！ J 




^ 
... , 


有了顧凡夫這幾番好言安慰.陳露比终於定下心來，「我便聽你話把電話插頭柚出來， 






你明天中1--到 m 台接我？不！免你趕得辛苦，還是約個地方見！」 


次日中午，顧凡大與陳露比在約定的餐廳見而後，很自然的，話題依然足咋夜那電話！ 




「小顧，你猜打 m 話去 m 話公司，可以查到誰打 M 個電話給我嗎 




「小姐呀！你以為電話公司有這麼多人力，去做這棰眾？別異想大開了！—顧凡夫不山 


自土，覺得有點啼笑3 c 非。 


1 


「但我現在很害怕，那厮可能今晩還#打來的 


1 






「這很容易呀，你臨睡前，依我敎你的辦法，把插頭杣掉，就算要騷擾你也無法呀！」 


「但老是把甫話抽起來，會很不方便的！」 




』|議_ 




S 




r 


1 















不错！ j 


陳露比白了他一眼，道：「人家已經心煩得要死丫，你還在胡説八道。」 

「本來就沒有事，道理簡單不過，那被你改名叫保羅的聽眾，大概認定耍跟你開玩笑， 
所以便會這樣的不惜千方百計， 找到你的電 r,fi •繼 續與 你開玩笑，你中計了，他便覺得開心， 
你偏偏耍上當，哪有其麽辦法？一 


「我但願真的如此，+過，你不明白，當我接到那電話時，我的被窩，真的忽然間冷 


得似冰窖！」陳露比頓了頓，又道：「這根本不可能是巧合，我發誓，絕對不足我的心理作 


用！一 


可以代你聽一聽！ j 顧凡夫無可余何道：「但總要讓伯母知道，我：：ハ是留下來陪你聽電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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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小是叫你經常如此，你富怕他會打來，我才敎你 a 樣，若換作我，我可樂得跟他 二ふ 
談談，問問他到庖想怎樣？」顧凡夫笑道，「尤其半夜睡不 f ，有個人打電話來陪自己聊聊也 


「唉！你敎我有甚麽辦法？或者今晚我下班，到你那兒陪你，希望那電話再打入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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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们母有 It 麼誤會就不太好了！」 

連綃.二晚，顧凡夫下班後，真的上陳家去，於是乎下半夜，都由顧凡夫陪筲她聊天，肴 
影碟的渡過，電話卻乖乖的，從未響過！ 

「現在證明了你真的胡思亂想，那次根本是你在造萝，不過你心理壓力太大，所以你才 
會把惡夢常成真實！」三天的風平浪靜，顧凡夫便作出這樣的結論了。 

「不會的，我已經跟你説過許多次， R 的不是 S 樣的，我明明是跟那倘叫保羅的對話， 
那被窩中忽然的寒意，我是從未有過的經驗，你相信我吧！」陳露比始終堅持。 

「好啦！小姐！就算真的有 iE 件事，起碼這幾大也再沒有那樣的窀話打来，我想大家也 
該好好休息一下！」顧凡大道。 

「你不诗再陪我了？」陳露比有點害怕道。 

「你若真的擔心，你便把插頭拔出来，/.;母晚都弄至天亮 J 睡，你自-」也要當心桁神呀， 
為了那麼一個無聊電話而敎自己梢神不振，多划不來呢？」顧凡夫再勸。 






















陳露比雖然仍冇點不情不願，無奈顧凡夫的話也實在有道理，只好接受了他的勸小口。 

第•晚，她實 /!•: 放心不下，依顧凡夫的建議，把電 H £ 插頭拔起來4睡，當然可以安枕無 
憂，第二晚如此，第三晚開始，她卻沒有再這樣做了！ 

把電話插頭拔起，若 B tKJ 發牛 r tt 麼急事，會極為誤事，故此她決定再試試把插頭茧新 
插回去。 

豈料，當她剛 t 床，電話鈴聲便大作！ 

陳露比的心跳隨着鈴聲加速， m 是 /K * 怕 中， 也有 份好奇 ，究竟是否那麼離奇？ 自己‘ 
把«話插好，那被自己稱作保羅的，馬1:會打入米？ 

於是，掩住胸 P 的陳露比，戰戰兢兢的抓起聽筒來。 

「喂！你想怎樣？」陳露比聲音打顫對窀話简道。 

「親愛的，我就是打過来問問你，到底情形怎樣 r ? 你怎麼害怕得叩樣？」對面傳來顴 
凡夫的聲音。 

















「天！是你！我還以為……」陳露比登時如放下* • 擔般叫起来。 

「小姐！你以為是那保羅打來嗎？都 ft 訴你不會啦？誰又锫麼無聊？要打，過去那：二晚 


他早 Q 打了！」 


「我差點給你嚇死！」味露比仍在埋怨。 


I i 3«吧，你那麽檐心的•我跟你做個暗號，要是我打過來，我先讓電話響一下，馬上 
收線，然後 W 打來，有了這個暗號，你就不用怕聽到不必要的電話 r!J 

「嗯！這個辦法也好！記得了，你打來先響|下，掛斷了 ff 打！」陳•露比 ff 重複•次他 
們的約定的暗號。 

「現在放心了吧！好好睡呀！別胡思亂想！」 

放卜雀話，陳豳比總算放心許多 ， L 了床，仍未有睡意，於是隨手抓起一本汽來看：突 
然涞頭的電話乂響起來。 

電話只響了一次，馬上便沉寂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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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定是小顧，不知又有甚麼要跟我説？」 

心念剛動，等待着電話鈐鞞第一.次枵響， ^'是電話卻偏偏沉寂下£-! 

「難道他忽然想起沒有事了？」 

當她 M 麼想時，電話卻又人響了，陳露比不假思索 便抓 起電話：-怎 麼隔那 麼久才打第 
二次，想唬嚇我嗎？」 

f 陳小姐，我是保羅 ，你為 其麼要避 開^接我的電話呢？難道你要我打到電台找你，你 
才肯 JH 我説話嗎？」熟悉的沙嚼聲傳來 a 

「又是你！你到底想怎樣？為甚麼要捉弄我？」 

「小姐，我.小是捉弄你，我只想請你幫個忙 ，你替我吿訴警方 |句， 殺我 者是顧凡 
大！」保羅用他沙啞的聲音在電話中叫道。 

「你到底是誰？你……你別開玩笑，死人怎舍打宙話，死人怎會説話？」躺4床上的陳 
露比，這時抓住電話，連放 T - 也不#。 






「這•層你就不用理，我只求你答應我，只有你可以幫到我！」 




「你憑甚麼説顧凡大殺你，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你到底是誰？你和他有仇，你要這樣的 


賠害他？」憤怒！}敎陳露比哲時1*.-心了畜怕，她抓住®話的-? 1 心也因為心情緊張而胃汗。 


「叫警方抓他.顧凡夫不是好人，他是教人兇手！你相信我，為甚麼我耍你幫忙，正因 



為我知道你與他的關係！」 




「要相信你？你這個連名字也不敢讓人知道的人……」陳露比生氣的道。 






「當初我只足不想自己的名字在馆 AM 那麼公開，你要知道太容易了，我叫陶大鈞，對 


了，®方的辦事能力也太低/，到現在還杏出我的身分，請你順便 ff 訴他們！」 






「我不會替你做的，我不#陪你開這揷玩笑！」 






「唉！你會的！」自稱叫陶大鈞的人，在電話裏嘆息一句，道：「我 n ぃ就曉得，你與顧 


凡夫絕對是兩神人！你始終會幫我的 


「我不……，陳露比激動的對話叫，不過，她還未叫完，對方 m 話！ J 經掛斷/。 


1 1 










T5i 

望#手卜•的 ts 話發愣，足有半分鐘’接着，像條件反 射一樣，她冉抓起電話，本能的便 
撥若顧凡夫家裏的號碼。 

fH 當她撥到最後：個字之時，突然她的動作停了下來，連她自己也呆 ftr ! 

連她自己也不明 d ，何以忽然會猶豫起來。 

「不會的’小顧怎可能會殺人？我從來也未聽他説過認識 一個 叫 陶大鈞的朋友，那傢伙 
足故意陷害他的， M 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衷！ 」 心裏 很快找 出 理由來 否定 對男朋友的懷 疑。 

可是，不到兩秒鐘後，另-個念頭又浮起來 ，「好奇 怪呀 ，小 顧來陪我 時， 電話整晚也 

不響，但小顧 一 ^ 在場，這陶大鈞甫話便來 了， 他怎 可能會知道 小 顧 在不在場？除非 他 有 透視 
眼，但怎會有……難道他真的是鬼？」 

當陳露比這様想? I 時’她又感到»之內疚，她卻始終沒有抓起電 話 再 撥給顧凡大去！ 

整夜坐在床上’陳露比的思想素亂到不得 r ， 她想到種#: 理由 為顧凡夫 開 脱’可是 不知 
何故就是不想把 in 件事吿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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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忠十分驚慌，慌的不是陶人鈞到庇是否鬼魂？而是驚訝於， H 「 J 對於顧凡夫的感情， 
原米並非0己一廂怙願似的堅牢，現 rn 不過是：個電話，自己竟然對他的信任馬上動搖。 

她從來也沒有想過，原來兩人之間的感情竟會如此不堪一撃！ 

她想得很亂，也想得很遠，萬了11己跑±-吿訴警ガ，那仍未查出身分的男屍.名叫陶大 
鈞，而警方因自己的吿密而證實後，那、 Mn 己足！^應該進 I 步向警方提供線索，把顧凡夫供出 
來了？ 

就這樣胡思亂想 r 一夜，陳蔣比到灭亮仍然無法閬眼，亦未想到‘個辦法來，唯•想 
做，就希望可以從顧凡夫的 r ' l 屮，探出一些端倪來。 

•昨晩睡得好嗎？」顧凡夫見到陳露比時，迚忙關心問。 

，好！」連陳露比 o , J 也不明白，為 tt 麼要欺騙顧凡夫，不把昨夜那叫陶大鈞的人那番 
SS 姐白説出来。 

—{ H 我覺得你的精神好像不大好！」顧凡夫倒足很留心觀察女友。 




















「也許……整晚造夢的緣故吧！」陳路比勉強捏個藉 II 出來。 

「我 Li 經説過，你不用那麼紧•張，一切不過是聽眾的惡作劇，你別掛在心上，影 gboEd 
的情緒，多划不來呢！」 

「小顧！我叫你替我去警方那邊查合 V 到底有葚麼消息沒有？」陳露比特地提出來。 

「查了， { H 沒有進一步消息！」顧凡夫連想也不想就 H 答。 

「但那男：一姓甚名誰？到底是甚麼身分，總會有 消息吧？」 

「警方不肯説，也許到現在他們都未有消息 吧！」 顧凡大説 到适兒 ，皸了皺眉， 道： 
「你何苦理會這男屍是誰？根本與你完全沒有關係的，別冉，煩惱！」 

「也許我真是自#烦惱！」陳露比嘆息#，她的話姑有感而發，不過，她相信顧凡夫是 
絕對不會明 d 她的心意。 . 

跟顧凡夫 IK 7 : 了午飯後，本来他要送陳蕗比回電台後才返報館的，但陳露比推説 約 了 一名 
唱片藍製討論歌 M 訪间的事，在餐廳出來就各〇分手了。 






笛他們分手後，陳露比馬上使截了部的士， e 返電台，原本她足可以讓顧凡夫送她的 


但不知怎地，突然間她對顧凡夫有很人的戒心，連與他相對得多一點也不願® 


M 到電台後，她卻沒有回自己的辦公室，反 ffn - 趕到新閗部去！ 


「咦！露比，今天- tt 麼風把你吹來我們新聞部？」電4 M 的一位記者郭錦江笑問。 




「兑到你最好，你不用出去採訪嗎 




「小姐，你不是這樣子吧？一年難得來幾次， 一 來就説我躲懶？」郭錦江逍3 


31 


「我不 e . M 意思，我是想不到你在，闪為我有事 M 拜託你！」陳露比迚忙解釋道。 


「我剛準備出去，有甚麼事我可以為我們鎖台之寶效勞呢 




「你別笑我奵嗎？位件事，你一定要答應我保密，不可以讓別人知道！如果你不能答應 


一 m 


的，我寧願託別人了！」陳蕗比很認真的説。 


我們大學已經是同學，你託我辦事，我當然要守諾&，不跟別人説就不説好 了！」 郭 


0 


錦江爽快地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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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太好了，我想你替我查一査，早陣7-下水道發現的男)^，到底筈方存；出那男&|!的身 
分沒有？」陳處比將白- J 的意圖説出 c 


哦？足不是就尼有個惡作劇聽眾打電話來胡説八道，後來警方果然發現 . w 屍，還到 m 
台来向你 S 問過的那宗案件？，郭錦汀果然是專業記者，陳露比一提，他立刻便 Id 得是怎麼冋 


事 


「就是這件事，你可否+11梢的替我問 一下？ I 


「沒 問題！ m 你為 甚麼要杳這件事呢？」郭錦江好奇問。 

「我现在可否保守 秘密？」陳露比想/想，又道：「時機成熟時，我才吿訴你，可以 


嗎 


「奵！誰敎是我 的同學，又兼 同事， 沒 辦法啦 ，總言之，杳到甚麼消息，馬上吿訴你， 
總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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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反1吃飯裘請！」謹比開心的—，又，,•「！可1，要 















多久 dPJ ' 以杳到？」 

「這稀事，容易得很，明天保證有消息給你！」郛錦江答 
「 ffi 麼快？」陳露比驚異地問：「別騙我呀！」 



:l_si 


郭錦江瞪了她 I 眼.道：「我 S 你幹 tti®?^fl M^fv e:1i¥tI 好 R 不過，這種小兒 


科的 新聞，我 f ] 很少再追查下去， 既然要 查措個 m 話去差不多也 問 得到了呢！ 丨 

「好得很，我等你的消息，不過，請記得，千市 I 別吿訴任何人！」陳.辦比鄭重交帶。 
「咦！我記得你的93朋友好像也 £• 記者，怎麼你竞然……」郭錦江突然醒悟了甚麼似的 
説。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阿江！你答應過小追問的，總 6- 之，時機成熟時，我一定 會 


吿訴你的！ 



「好吧！不問便不問，你等我消息好〖 一 」 




次ロド午，陳露比正在自己的辦公室準備等會兒的節目時，枱而的内線 m 話響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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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蕗比！我足阿江，你要的資料我荇你査到 I 點 r !」 郭錦江的聲音傳過來。 


陳露比•聽，不知如何，全身的 ffil . 液突然冰冷了下來，抓住電話的手，忽然不能，： in 控似 
的震顫起来，也許郭錦汀聽.小到她的一 I 話，所以又/1-:對•由嚷道：「喂！露比嗎？你到底聽到我 


説話嗎？」 


陳露 比當下深深的吸 一口氣 ，迫自己鎮定 下來 ，道： 「我聽 到， 請你説吧！」 


「那個在下水®發現的男«，身分證實是一個叫陶大鈞的男人，今年三—二歲，是個開 


山寨廠的小商人，警方證實他适被人用尼龍繩勒•全斷氣，才被棄屍荒野的，不過巾於這名叫陶 


大鈞的人，生前似乎沒有和人結怨，所以警方杳起来很棘手，到現在尚未找到線索！」 

當陳露比聽到郭錦江這樣的説，她的手心一直在冒汗，她的思想十分混亂，直到郭錦江 
又在對面叫她，她才定過神來！ 

「你怎麼啦？究竟聽不聽到我在説甚麼嗎？」郭錦江在電話中問。 


「我當然聽到！阿江，謝謝你，若 W 進一步消息，請你随時吿訴我！」陳髂比強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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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着 


「我會的了！」 

放.卜雀話後，陳媒比令身不由自キ在發冷，她的心情壞得差不多令她無法走入錄音室*。 

坐在床上，陳露比®望錶，差不多•二點了，但她•點睡意也沒有，她想着郭錦江吿訴自 



「し的事哜，也想着顧凡夫竞然1''|覆自己金不到這件*的背後動機 . 

突然，床頭的電話鈴聲大作，若在今天之前，她會因為半夜的電話' ffn 十分驚慌的，可 




是，這時她卻很鎮定的，把電話抓起来。 

「喂！」把電話靠近耳邊，陳絡比以低沉的膂斉應着。 

「我知道今晩你-定在等我的電話，你再沒有以前那麼驚慌，因為你終於知道，我不足 
騙你吧！」電話桌傅來那曾經令她害怕萬分，那極度沙啞的聲音。 

「你到底 S 誰？」陳露比很沉着的問。 

「不是跟你説過了嗎？我是陶大鈞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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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 甚麼還要編我，死人 怎會打電話 呢？」 

「死人當然不會打電話， fM 我可以透過許 多 媒介替我 做到适件事！」自稱是陶大鈞的 
説：「陳づ 411 ， 你現4可相^ ， 你的男朋友顧凡大’根本足個極可怕的殺人兇手！你 不要相信 
他，你要替我中冤，向警方舉報他！」 

【我6知，迫你為 W 麼要針對小顧，他與你有其麼仇恨？他就算 瞞着我’不 把 你的事苦訴 
我，也不能證明，他就是兇手！」 

「他 常 然有殺我的理由，我止要吿訴 你……」 

一你 …… 不要 説/，説 了 我 也不會相 信你的話的！」突然 陳露 比神經質的説。 
陳小如！仿的心情我明£!的，其寊’你很*怕自己愛莕的贝朋友，竟然有；：力外一個不 
為你所知的真面！：：，但你心中卻對他的 信心動搖 r ’對嗎？ 」陶大鈞嘆了门氣道。 

「你既然知道怎麼還來迫我聽你的話？」 陳露比 又道。 

「你 Hy 那麼出 名的唱 片騎師，前途無 可限量的， 若將來 真的被顧凡大這個偽君 f 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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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才不值呢！」 

「你不要再説了，你再怎樣説，我也不會扣信你的話的。」陳露比説到這兒，花 rm ふ 
的勇氣，把電話放回原處。 

放電話後的陳露比，抱 f 枕頭，情不自禁的哭泣起來。 

陶大鈞麄沒有鋭«，自己的心情實在是&矛盾的，自従籌鎢江替她查到那下水道的男屏 
身世後，她已經明，：：’顧凡文對自己果然是冇所隱瞞，然而，若要她揭發顧凡夫»人的真相. 
她卻實在提不起 S 個勇氣！ 

她無法跑到警局去祸發事情的真相，所以唯一的辦法，就只有把電話放下拒絶去聽。 

但雖然如此，她仍然感到痛苦萬分，突然之問，她無法 W 對顧凡夫，可是卻又不知道應 
該怎樣去推搪他的約會，她害怕因為自己忽然的變了侗面 H ，會引起顧凡夫的懷疑。 

下班 H 家，陳露比覺得比平時要疲倦 VW 多，因為她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HI 以推拉顧 

凡夫到 m 台^接她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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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她擔心的’就日.. AH 在電話中，顧凡夫顯然巳經對 A 己產生了懷疑 ， iu 多番追問她， il 兩 


天怎麼好像刻总避問自己，若非她推説感 m ,可能顧凡夫還會迫問下* 


然而，冋家後望肴床頭的電話，她又 J £ 另一枰恐懼，那個陶大鈞不知透過其麼方法，隨 
時隨地#打電話來給自己！ 


她的循心果然很快便出現，當她換了衣服，正待上床時，床頭的電話立刻 {$• 響起來了 


第一次，她抓起電話，然後又再放1111上！ 


但對力似乎不甘心，一分鏟後，電話鈴^又再大作 


待 要 依剛才的辦法，不接聽就掛斷， nr 是，不知怎地’當她拿起聽筒時， 卻像受其麼催 


眠似的，竞然很，11然的，把電話湊近4:邊來。 


r 陳小姐，我就知道你始終&聽我電話的。」乂是那陶大鈞獨冇的沙啞聲 


「仏到底想怎樣？你要我檢寧我的男朋友，我是辦不到的！」陳露比在•奄 話中説明。 

「你光聽我説’我有個音梅竹馬的表妹。她愛玩愛卒受，在本地最大的夜總會裏而做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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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女郎，她年輕貌美卻不會想，*然喜歡小白臉！溫文爾雅的顧凡大就靠一張會甜へ F - I 蜜語的 
嘴，把她追到手。漸漸地，他還開始亂花她的錢。我看不過眼，悄«地查出他原來又在追求 
你！止要向你揭發時，他就約我出来宵夜談判，卻把我灌醉再殺死我的！」 

陳露比心裏吿訴自己，別要相信陶大鈞的話，可是她卻清淸楚楚聽完陶大鈞所説的整個 
故卒，而她的全身在發冷，根木半句話也説不出来！ 

「陳小姐，我説的全是真的，我的表妹叫馮少怡，在夜總會陪酒，改了個姍姍作藝名， 
你_時可以查到的！」陶大鈞在電話中又説。 

「我^會 * 查的，我為甚麼要去查！」陳婼比低聲的説，不過迚她自己亦不明白； yti 
為何會這樣説，也許她 uTrr 由內心抗拒去接受她 d 相佶的事寅。 


「我説的句句屬實，陳小姐，你一定要相信我，姓顧的對你不是真的！」 

「不可能，小顧根本不舍足小， H 臉，他有高尚的職業，又有不鉛的收入，他怎#花你表 
妹的錢？」陳露比反駁若陶人鈞，但連她自，し也雖以明白，若覺得陶大鈞説的是廢話，何必潰 





f 


花力氣去反駁？ 

、他收入.小錯又如何？難道你不知他好賭成性，經常借錢的嗎？」 
1不！不會的，你不要冤杠他，我不會相佶你所説的任何一個宁！」 

這一次，陳露比不知那來的憤怒，悻悻然的把電話摔•卜。 

1昨晩 f - 夜，妳與誰通電話？不是説不舒服嗎？怎麼還跟人在電話中聊天呢？」顧凡夫 
望着陳露比，充滿懷疑的問。 

「我沒有跟誰通«話呀！」陳露比連忙否認。 

「你還驅我，我 W 電話到你家去，電話 一6;不通！」 

「我只不過把 m 話插頭拔了，你當然打不通呀！ I 

「噢！原來是這樣！」顧凡夫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口氣，不過，陳露比.小經意接觸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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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神，卻感到他目光閃爍不定，好似兀鹰般陰險 




她從來不知道，顧凡夫的眼神可以這麼呵泊的，所以不經意的望/一眼，寿上便氏卜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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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怕被顧凡火曉撙自己 fvf 意到他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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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蕗比，這幾天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覺得你奸像整個人也變了似的！」顧凡夫這時又 




「我沒有呀！」陳露比慌忙掩飾，I不 S 跟你説過嗎？電台遲些赀做戶外節 R ，所以 






這陣子工作特別多，面且我好像有 ■ 感冒， ft 晚做完半夜！*節目，就很疲倦了，只想毕點休 


息！」 




『真的？但我在收〗 U 機聽你做節目時，倒不覺得你的齊咅似感0，其?.如今&聽不: 


聲咅跟平 R 有甚麽小1?。|顧凡夫似乎對她的話有所懷疑，但隨即卻道：—1也許你 K 的太忙 


，找個ド午，我陪你到處走走，曬曬太陽！」 



「這陣子電台那麼忙，我根本走不開，遲一下吧！」陳露比毫不起勁的説 




「你看這樣 T ，無神無 M 的，怎敎我不擔心呀！」顧凡夫很體貼的説。 


若是 f □聽到他這番話，陳露比會很感動，不過這時的她卻覺得只有點渾身不 S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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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也很忙，你不川陪我了，我有事會打宙話給你！」在顧凡夫身邊，總有點害 


怕，陳露 tt : 很自然便想盡贵不跟他見面。 

「我今晩真的可能無法來接你下班，你自己小心點 InJ 家，我晚一點わ電話給你吧！」 


木永陳露比很想推説， y 己要睡覺，讓他別打來，但冋心一想，又怕引起顧凡夫進•步的 
懷疑，於足到了咽喉的話也硬生生吞回去。 

顧凡夫倒還是很周到的，陪她吃完亇飯，堅持把她送回電台，他 d 逕自離去。 

回到電台，陳露比木來真的有很多 T . 作要做， fn 她卻是提不起勁，腦海屮盤旋肴的，全 
是陶大鈞的話，還有就足剛才不經意接觸到顧凡夫那陰險的眼神，忽然問，她感到交往已近兩 
年的男朋夂，比陌生人更加陌生！ 

「露比！你怎麼了？我連續叫了你幾齊，你竟然一點也聽不到？」肓至她的節目總監忽 
然走過來怕了她一下肩膊，她才算是定過神去。 

「沒#麼？只是想着|此.一事情入了神！對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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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跟你説，新聞部的郭錦江剛才來過電話，説請你 M 來後，去新聞部找他。」 

不知怎地，陳露比聽到總監的話，沒由來一陣心跳，謝/一 聲後’ M 到自己的辦公桌， 
卻沮呶的坐下来，似乎考慮«，自己應否打電話過*給郭錦江。 

內心掙扎了差不多卜分鐘，終於還*抓起話筒来，撥 T 個内線電話到新聞部。 

「露比！我剛才收到消息，警局一位朋友告訴我，那個叫陶大鈞的9}屍，有人来認 

屍！」 

「誰？」陳露比不由自主心弦扣緊。 

「是一個夜總會的陪®女郎，聽説名字叫做姍姍，説是那死者的表妹！」郭錦江道。 
陳露比有一陣陣暈眩。 

「嗅.！露比！你聽到我説嗎？還娈不要替你杳下去？」 

她略一定神，問：「就只是這麼多了？」 

「還有就是，聴説陶大鈞牛前暗戀姍姍，•小過，姍姍卻有個頗要好的男朋友，還聽説是 










文化界的！」郭錦江頓/«，自己在嘀咕着，「奇怪，文化界有哪個才子，竞然愛ヒ陪酒女 
郎？不知那姍姍長相如何？」 

陳露比卻是聽得心驚肉跳，郭錦江 n 中文化界的男朋友，簡直就是呼之欲/ li 的人。 

當她放下電話時，第一時間便耍找顧凡夫，警吿他當心！ 

可是回心一想，卻又傷心欲絕，顧凡夫是對， W 己不忠， RJ 時也對那個姍姍有瞞驅的行 
為，如果陶人鈞鬼魂説的是真的，顧凡夫根本就該受法律制狨，自己又怎可以去警缶他，那不 
是等於幫兇？ 

本來，ド午四時她需要、•上持節目的， m 郭錦江告訴她的消息，今她精神大受 W 擾，根本 
無法走入錄音室做直播，唯冇硬若頭皮請同事代替，連同晚丄的《夜半輕私語》也請人替她 C 
離開電台，陳露比也沒冇回家，她的心緖亂得很，只5 i 獨個兒走走，希望可以理出 I 點 
頭緒來！ 

她漫無 A 的從 m 台一直往海邊疋，終於找個地方坐了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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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凡夫殺死陶人鈞的真相，看来，筈方很快就會尋到他那兒去，不知他是杏仍蒙在鼓 

巢，以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 备 
她打個衝動，要打電話把顧凡夫找出來，親口問問他有關這件# •• 的 tt 相，她希镫知道， 

到了這時候，顧凡夫是否還會欺騙自己。 

但她也有點害怕，自己而對的是個花女人錢，欺騙感情的偽^子，同時還是個殺人兇 
手，假如自己真的揭發他，在老羞成怒的情況底下，不知他會做出甚麼事來？ 

「露比！你讓我擔心極了，杻開收咅機，竟然聽到另一個聲音，我還以為你發生 tt 麼 
事？」顧凡夫的語氣充滿關切之情。 

假如是往日，陳露比會為他的緊張. ffn 感動，可是這時她冷眼望.? T 他，卻覺得他只是七情 
上向的4:演戲！ 

「我只是有點頭暈，精神又差，所以找同亊找枰我。」 

「 W 你該打電話給我，譲我送你回家呀！」顧凡夫説。 























「你耍1-採訪，正經丰要緊，我休息 I 下就^好了！現4:差不多足報館截稿時間，你快 
趕回ム吧！」她只想趕快打發顧凡夫離開。 

「不要緊，我想多陪你1龠，這幾天我們好像忽然生疏广許多！露比，到底出了»麼 
事？」顧凡夫不放東任何打聽的機^，顯然他已對陳露比生疑。 

「沒有！我 T . 作 M 力太大，•小是跟你説過，電台*近很多計剌要搞，我真的沒亊，你回 
去吧’ • 」 

「那我下班後再来陪你！」顧凡夫又道。 

「不用了！我想早點睡！」陳露比立刻拒絕。 

「你究竟為甚麽呢？我總覺符你好像要避開我！」 

「真的沒有！我只是很累，你讓我做完電台幾個大型節目，我才有心情……」 

「好的！那我下班後，打電 PS 給你！」顧凡夫無可奈何道。 

「小顧！你看這篇亨稿，寫得一塌糊嘮，敎我怎麼用呢？」港聞版編树把一段稿扔到顧 



凡大的枱頭。 


「對不起！」顧凡夫低着頭道。 


「你這陣子究竟怎麼 1 H 1 事？老是心不在焉，又輸了錢？甘ハ實你有那麼出名的女朋友，也 



該心滿意足，賭少一點，讓她知道，随時掉頭就走，那時你後悔莫及！」 


「她今天 病 r ， 我 …… 想¥點離開，可以去陪陪她！」顧凡夫突然道 


「唉！走吧！幸好這段是軟性的稿，冉迪你寫一次也不會寫得好，去吧！」編輯搖頭嘆 


& 



顧凡夫謝/一 聲，鎖起抽屜便迅速離* 


當他走出報®門口時，不知如何好像覺得背後有人跟蹤 S 己，但回頭唄了眼，卻是甚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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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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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回家±-，走進門後，第一時間，抓起電話便撥广设熟悉的號碼。 

「喂丨」窀話響 了： 卜便有人接了，正足電台裏及私下聽得®熟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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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凡夫像是如釋東負的拉了張椅坐下來，才對着電話説：「又是我！」 

可借沒有人在他的身邊，否則一定會嚇一跳，因為顧凡夫這時的聲音像喉嚨發炎的病人 
那般沙啞，跟他平時説話的語調及嗓音是完全№1樣的！ 

「陳小姐！我要謝謝你幫我，雖得你這麼正義，今晚我要把勒死我的證據吿訴你……」 
「不！我不想聽，我不要聽！」陳露比在那邊激動的叫着。 


但顧凡夫好像聽不到陳露比的歇斯底里呼叫一様，又道：「他用尼龍繩勒死我，繩子 H 卜 


被他丢了，可是他卻不知道，4我掙扎快$ : 斷氣時，我的乎亂扯，把他當時穿着的恤衫的衣袖 


鈕扣扯下来， rfn 這件恤衫，現時還掛在他衣 fts 屮沒丢掉！」 


「我不想再聽，你別再説了！」陳露比很激動的叫着，便扔下電話。 


這邊顧凡夫，掛ド電話，好像仍有點癡呆，不曉得， H 己剛剛做些甚麼時，突然門鈴大 


作！ 


他也不及細想，便跑去開門了，門外突然銜入幾名人漢，向他顯示繁務人員的身分，其 







中一名警員更揚出一張搜查令來！ 

顧凡夫如夢初醒 ，瞼色登時變了，在他呆若木雞時’一名衝入他睡房的^員，很快便 t 
了一件長袖恤衫出来，卨聲叫道：「證物找到了，衣袖的鈕扣采然少了一顆，但另邊的鈕證 

明與屍體手裏抓住的完全相同！」 

陳•露比在郭錦江陪冋下’從警局出來’她的神色憔 tf - 到 fe 。 

「是我^:發她的，阿江！我是否很差勁？」 

「怎麼會？全 SS 你向警方提供線索，繁方在你家及顧家裝 r 竊聽器， d 可以那麼快破 

案！殺人者是應該受法律制裁，你怎會錯？」 

「可是，我再也想.小到竟然會是這樣子？我真的 ff 扎過’到底他是我的男朋友呀！」 

「露比！其實也不可以説是你吿發他’這是陶大鈞的鬼魂厲宵，他竟鑽10)顧凡夫的身 
ヒ，、 g 顧凡大自己揭發自己，他被自己殺死的人的鬼魂總上，誰都想不到，我們廣東人説的 
『鬼拍後尾枕」，原來竟是真的呢！」郭錦江道。 




舊軚院就要清拆重建•導演薛靖趕在它消失前拍一部電影。女主角紅姐埋怨戲院殘毪，惹來柽事連連，她慘被咬被搣 
被「非禮」，卻不見有「人」在她身邊！ 

嚇得人心惶惶，但薛靖卻甘之如飴，因為他早知戲院那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薛導演！你右這兒是不是不錯？ in 前全市就以這問戲院最舊的了，我們那部懷舊片裏 
的幾場戲，可以在這裡取實姑！」 

薛靖窣4面前 ffl 間 坐落 於城柬水罘欄旁邊的舊戲院，： n 光好像再也不會移轉，拭至，他 
身邊的製片跟他説話，他也不知道 Ji 否聽到！ 

何製片一點兒他不介意不被理睬，他還是繼續口沫撗飛道.•「上個月，金像人導小李 
子。也想在這問戲院扣他那套民初英雄片沒冇借到場地，不過，我們要借•定沒有問題！」 
薛靖總算有點反應，他好不容才把視線從面前這間殘破的戲院移到製片臉上，問：「為 
甚麼？反止這®戲院，中意不 HJ - 能會好，租給人拍戲，不足 M 理想不過嗎？」 

製片望了薛靖一眼，好像很驚訝的，反問：「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這家 
戲院是我們大老闆的！」 

「哦？是人老闆的？」薛靖似乎真的並不知道這件事！ 

「也難怀你！平時你薛導演只顧拍戲，公司其他的芈你知的不多！大老 K 1 肴中了迠州戲 







r l: is 

的地段，認為冇發展的潛質，所以去年就把它買下來了！」製 ii - 説肴，又道：「金像人導所簽 


的公司， 是我們大老闆的死對頭，大老闆又怎#肯借給他們拍戲 Jl ]? m 我們是自己人則不同 


定沒有問題的！ 


「你説大老闆看屮這戲院的地段有發展的潛質，昔不是説大老闆わ算把它拆了？」薛靖 


有點緊張的問。 


但製片立刻笑起來，安慰他道：「放心吧！就算大老闆打算把它拆掉，也一定等你把戲 




拍完才動 K 的！」 


「不！好好戲院，為 tt 麼要拆？」薛靖不滿道。 


製片驚訪的望了薛靖一眼，再以不置信的 U 道：「薛大導！你不是開玩笑吧 








「開甚麼玩笑？」 




「這問舊戲院，座位只有幾•白，設又落伍，除非足極為賣座的電影，外邊所有戲院都滿 








座，那些觀眾才會迫不得「し的來這#，否則，平 R 天•人不過兩三成觀眾，根本就虧本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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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它屯建’ 1- IM 是商桨樓 宇，下 •血建-间迷你戯院，人老闆的算盤’你不會不淸楚吧？」 
製片口沫橫飛的説。 

薛靖好像聽不 到製片的話，但見他很固執的説：「舊的不拆乂何来新的？不過，我們這 
部戲可以把它拍下來，等於是個紀念！對了，你要不要進去看 «• 環境？」 

薛靖點點頭道：「當然呀！我們今天特地來視察環境的！」 

從機房出來 ，薛靖 望 ff 製片及戲院梁經理，道：「我到票房看石！」 

製片很奇怪的望了薛靖一眼，問：「薛導演！我們似乎沒冇戲要在票房那兒拍的？」 

「反 IE 已經來 r ，為接麼不去看看，説不定，我到時會加幾場戲 / K 那兒！」 

「票房面積很小，不過薛導演有興趣，請隨我來吧！」梁經理熱心的説。 
於是，薛靖及那個製片，隨着梁經理來到地下大堂一侗小房問±!那小小的票房真的伴 
能讓售栗員容身’他們三個人， M 根兒沒法全擠入去，但因為薛靖好像興趣特別人，所以梁經 
哩與製片站在票房 n 口，而讓薛靖自己一個人走進*觀察環境！ 






薛靖進了票房一會兒，不知道他跟 ft 票負責人談些 a 麼，當他出米時，就 fuj 梁經理组 . 
「梁經理！怎麼這間戲院那麼怪的？ J 

梁經理正與製片在問談， m 人聽了薛靖的話，齊齊都向薛靖望来！ 

「薛導演！有甚麼問題呢？」那位梁經理問。 

「從你們的座位表上 ft ，怎麼後座 F 行，特別 pn 了下去，奵像少 了一個 位 似的，但是甘 
他的行座卻完全不是這樣的！」 

「薛導演！你真細心呀，逆這個也留怠到了！」 

製片也叫起來，他忍不住就 道： 「薛導演！你不是想借 這 兒來拍 我們ド-部 戲 的部份貪 
景之外，遠想為©間舊戲院拍 I 部紀錄片？ J 

薛靖也不理會製片話，只管向梁經理追 問： 「怎地每行座 位都有第 _. 十二號位，就是 F 
那 一 行沒冇的？」 

那個梁經理仍然笑嘻噙的説道：「這我也不知道！一直以來都是這康約！一 




「哦？怎會那麼古怪呢？」就連製 ZI ： 也覺得奇怪：「那31 InL 不是很怪嗎？怎樣會這樣的！ 
唯有那一行，特別的凹广下去？」 

「你可以入去肴一看的！」梁經砰道。 

「好呀！進去看#呀！」製片很有興致的對薛靖道。 

「不用/!我只是隨口問問罷/!」薛靖卻淡淡的答道。 

製片與梁經理都以很驚奇的 B 光望着薛靖，最後，還是製片忍不住開口 r ! 

「發現59件怪丰的是你，對迨侗問題窮追不捨的也是你，現在叫你親自入去 S - 看，怎地 
你又#突然全沒了興趣？」 

薛靖聽到製片這樣的笑自己，竞然一點反應也沒有似的，沉默不語！ 

梁經理倒是很健談的，立刻又説：「其實也沒其麼特別，裏面就是那一行少了一侗位， 
可能是椅子破了，常年拆了它，就沒有再重新換一張新的！」 

「這不是很怪嗎？換一張新的椅， H 多：張票，一天平均四場戲，票多賣四張，一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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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甚麼椅子的成本都回來了！」製片一向 fi -會引數的， i 刻便這麼説道。 

「可借，這些年來，我們這戲院生意都差，太舊 r ’一年雒得有 一一 m 天會賣個滿堂 
紅！」梁經 ffl 苦笑着，乂道：「可能 fi 這樣，所以以前這家戲院的東上，連•椅破了，也不去 





換一張，免得白白虧蝕！」 






一. 

製片跟梁導演交談若的時候，薛靖似乎有點心不在馬！好不容易，等他們 m 人的話吿一 

: ゾ ^^ B 


段落，他立刻就對製片道：「我們也米了很久’要看的都已看過’ M 去了！」製片見到薛靖這 
麽説， C 然沒有異議！ 

那位梁經理一直把他們送到戲院大堂，又道.•「薛導演，你 tt 麼時候要來拍戲，預 ¥* 找 
人通知我 一®，我也要準備一下！」 


S 



■我會的了！‘ 


..^1 


當薛靖與製片冋到車—:時，薛靖突然向製片問：「大老闆介沒有出門？」 

製片有站詫说，問非所答：「你要找大老闆？不是這部片的湏算還想增加吧？沒聽你談 




.1 





「我沒有這樣説過呀 1 」薛靖 In ] 答：「大老闆究竟有沒有出了埤？」 

「應該在本市吧？似我多天沒有兒過他，還^回去給你問一問！」製片答。 

「如采人 老闆在本 市，可否請你铪我約時間，我有些亊情找他談•談！」薛靖説。 

「好的！是否其麼時間都可以？ — 

「是的，當然我要®就他！」薛靖冋答。 

製片心屮 有點嘀 咕，因為薛靖始終不肯向 0 己透露，忽然要約 51 大老闆’為的是搖麼？ 
他覺搰 ArJ 跟薛靖合作過幾部パ，乎 H 自己像他的心)} fe 一様，蛸亦從米試過像今天那 
麼 神秘，耽要，： n 己衿他做半， ffn 竞不肯向， Hu 透露半點 n 風！ 
可是，製片也只是把這此.一+滿放在心裹，而不敢説出來的！ 

薛靖的電影終於開鏡 r ! 而 n 兩天的戲，正是住那家； m 前本市傾果僅存的' e 戲院襄拍 


一切 T 作進行都順利，完全依 着程字 i :- 做！ 




但這亦是大家意料 中 的事，誰都知道，薛靖與 M •製片是最 佳拍橋，他們兩人合作次次都 


是天衣無縫的！ 

到'—第九天工作 n ,餘靖終於冇機^>11老闆 了！ 




隔 r 幾天，因為女主角的期撞 r ，被边停 一 天拍攝工作， mu 疋製片跟導演都冇空間，© 
影隊雖然不須開 T ，佝他與製片卻還要為下場戲的平備 [ fn 忙！ 

這兩天就為一個 Hm - 埸地的佈 S 作現坳觀察，鍾製片在驅^離 i 時，忍•小住向薛靖開门 
了： 「薛導演！ 你怎會找大老闆談那間 舊戲院的？有朋友看中那 塊 地 皮？」 

薛靖沒想到他會提出這個問題：「你怎會這樣問 ？ J 
「你要求大老闆不要拆它的呀，對不？」 

薛靖又是一愣，然後思索了片刻，才逍：「*的，我楚這様向大老闆提過，你怎會知 















? 葱愼 

製片笑/一 下，才道：，也沒接麼？我足聽公 TT 1 裏面的會計主任談到的，聽他説，你 
跟大老闆説過之後，大老闆曾經叫他計過數— . 」 

「計甚麼数？」薛靖驚訝的問。 

「計計如果冉把那間舊戲院多擱一年，大概要虧蝕多少？」 

薛靖聽了製片的話，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氣，脱口而出：「真的？人老闆真的•小拆它 
嗎？ J 

「不是不拆，他説你真的提醒了他，今年經過六月 I 役，地產 rij 道弱了 •點，也許多櫊 
一年，明年再拆，到時地價會冋復正常情形！」 

製片的話，像一盤冷水澆下來似的。薛靖臉 h 那興奮之色，一 FT 乂不見 r ! 

「還是要拆！」他有點頹喪的道。 

「薛導演！其實我-«的不明白你，怎麼會特別對那家戲院情有獨鍾？」製片問。 

「你不會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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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説！我當然不會了解呀！」製片叫屈道。 

「我冇今天， S 家戲院對我影響很大！」薛靖終於説了。 

「這話從何説起呢？」製片不解的問。 

「我整個竜年，都 r +: 這 I 屙度過的，小時候常到這家戲院#電影。 那 時候，迫電影 院不 
是放映本地的製作，卻多數 £• 放外國奄影，有段時期，放 r 許多 n 本大師級如五社英雄、黑澤 
明、稻 JT 1- 一浩等導演的電影，我受他們的影響至深，也因 Irlj 覺得電影是一挿表達感愔 的最好媒 
介，亦為此我後來才會到美國去學電影！」 

這就是薛靖對那家# • 戲院特別有感情的原因，製片總算明白清楚了！ 

「原來如此！薛導演，你真*念舊得很呀！」 

「可惜呀！大老闆始終還是想把它拆了！」薛樽演嘆息着。 

「這很難的，除非政府把它列為受保護的文物，否則在商言商，大老闆也不可能買 一間 
既院來擱若呢？只是利息的10蚀也不得了！」 












MM 

- 1 我明 o . 」薛靖答#，乂旦•口自語••「反 It 我已經盡了力！」 

一組人在那家小戲院裏面拍攝 t ’ ffl 部片的女上角坐在‘邊讓化妝師荇她補妝，嘴衷卻 
不停现怨••「還有多少倘鏡頭要 rr . E 兒拍的？ M 射厭呀！迨種十 N 老戲院，又髒乂舊，老 J & 覺得 
有陣奥味！」 

「芮戲院是這樣的 r ， 你就忍忍吧！」化妝師安慰她疸。 

「哎呀！還^跳蚤咬人呢！」女主角又叫矜。 

「紅姐！小聲點！導演很 S 歡 M 兒，他不喜歡人家説這兒不好的，昨.人開.丄時，場務説 
了句逭兒不好，他立刻換人呢！」 

「但事實 K 的有-*:- f 嘛！」女 11 角 似乎對薛靖乂敬又怕，所以受/瞀吉後，雖然不服 

氣，但聲音卻自然的壓低不少！ 

「紅姐，可以埋位了！」助導在座位的另一邊嚷過米。 

止 常女卞角埋立之時，突然，她有 棰異樣的感覺，所以忍不住尖憋的叫起 米！ 所有工作 





人 M 的目光，立即向她望來！ 

「有甚麼東西咬我？」紅姐一邊叫，一邊舉起自己的右手來右了一眼！登時呆了，只 見 
右臂竞然青了一 大塊！ 

不過，紅姐只呆了數秒鐘之後，就驚天動地的叫起來••「天！小很了！這兒真的有 蚤 
子—•我的手呀— • 」 

幾名丁作人 M 聽了這話，-起擁過來，把紅姐 KI 希！也有人立刻遞ヒ藥油來，到底是當 
紅的女星，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對她呵護備至！ 

似擾攘了 •會兒之後，就冇一個人叫起來..「這不是蚤?咬的，被蚤子咬的哪會變成宵 
色的？」 

「不足蚤 f 咬還會是 E 麼？ j 又有 一 個人在叫！ 

突然之間，那侗紅姐尖聲的又 rl : 叫着：「你們不要嚇我呀，我剛才……剛才好像給人扭 
r I 下似的，不過我又不能確定！」 









有人反應十分敏鋭的叫起來！ 


「不要嚇人呀！無端端的，怎會有人捏你！除非是…： 

正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薛靖走過來了。 

「幹甚麼？都不用開エ了？」薛靖的聲竒冰冷。 

在拍攝期問，薛靖的工作態度 xt 出名的嚴譁，他根本不會跟任何人説笑，所有的丄作人 
貝對他都非常敬畏的！ 

現在他這麼一喝，人部份的 T 作人員都不敢吭氣，乖乖的就各自溜回的工作尚位！ 
一下ヂ，只剩下紅姐獨個兒站着！ 

紅姐平日對別人雖然巴辣，但.向對嚴肅的薛靖，她亦跟 K 他人一樣，又敬乂怕，特別此 
刻薛靖冷冷的瞪肴， H 己，她不自主的有點怯钱怯氣！ 

「導演！」她輕輕的叫喚了一聲， m 卻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是想解釋甚、麼？ 
r 你還不準備埋位？」薛靖冷冷瞪着她問。 

「導演！剛才有甚麼程了我•下！」紅姐訥訥道。 






薛靖像個完全不懂得憐否惜玉的人似的，連望也不望紅姐舉起那 # 了一塊 的手臂，聲 -IV 
剛 d 更冷：「你少些説話，少些抱怨，&然沒亊 I .準備埋位！ J 

薛靖説完之後，也不理紅姐會有甚麼反應，逕走開，指揮其他 t 人員工作了！ 

紅姐 W 覺有滿肚 T - 的委屈’可是，她又不敢反駁薛靖，只有 忍氣吞 聲的走向攝影機前！ 

「通知大家今天可以收エ r 。」辟靖終於滿意的向他的 副導 演説。 

於是，副雲—委—個1,. 

工作人貝各自在收拾&己的器材，薛靖也還在跟攝影師討論；些鏡位 問題！ 

「薛導演！我們宵夜- i ! J « ll 導演跟製片 一 起過來。 

「好的！宵完夜， 再 去看咋天的毛片挎貝！」薛靖對 自己的助 f - 説道。 

一一■個人走到那家舊戲院附近•家夜店，坐下來，要 r 啤酒吃食後，副導演很自然的，^ 

> 

E 來探班的製片，談起今夜紅姐那；段小風波！ 


1 .-''.I' 


「還是薛導演 i&i 招，跑過去説她兩句，登時不敢再吭聲！」副導演後來又補 4、.7 L 















「紅姐是比較麻煩點，不管到 tt 麼埸地，她總*諸多抱怨，也只有薛導演对以鎮得住 

她！」 

副導演與製片你一言、我一語，尚不察覺莳靖•語不發。副導演呷了 n 啤酒後，還道： 
「不過話説！：來，導演呀！這間舊戲院 A 的有點邪門！」 

「怎麼邪門了？」薛靖的反應很快，口氣隱含不友善，今人驚訝—. 

可是，那副導演仍未感覺到，又開腔道：「紅姐的手臂我看過，不是蚤7咬的，好像足 
被甚麼捏了一把似的！」 

r 她那麼多的抱怨，活該的！」薛靖冷冷的説。 

副導演這 d 抬起頭來，他！ J 經是第四部宙影跟隨薛靖的 r ，薛靖的脾氣他也知道得很淸 
楚，他聽衍出薛靖的 UM ， 分明就足覺得談論紅姐是多餘的，他那句話， L 1 經為紅姐的事情作 
了一句點！ 

製片也很機®:，把此#仝看在眼內，故而，立刻把話題扯到其他地方£，就當紅姐那件 





事不值得再討論 r ! 

然而，當薛靖上洗手間之時，製片趁這空檔 ，就跟 副 導 演説： 「喂！ 你覺 得嗎？ 薛導演 
對這問戲院，似乎冇種特別的感情，他甚至不喜歡人家對迠戲院有 乍句 批評 的， 剛才你 就該自 
動收聲呀 ！」 

「何紅姐被捏的事，很有點邪門呀！」副導演回答。 

「反正你覺得怎樣也好，無諧在他的间前説，他不高興的！ W 為他曾經跟我説過，他的 
童年時就經常在這兒看戲，對這家戲院有種特別深厚的感情！」 

剐導演本來還想追問，卻因為薛靖「し從洗手間出來，所以，硬生生的住 ru ! 

「我們等#兒看毛片拷貝。昨：大有場戲我不太滿怠，可能要重扣！」薛靖出來後，話題 
立刻乂闾到エ作上！ 

紅姐走入戲院現場時，燈光早已準備好，副導演前米把即將要拍的那埸戲跟她 解釋清 
焚，然而，她以為耍埋位時，薛導演卻忽然把鏡頭移到另一角度，與攝影師在研究！ 








紅姐不耐煩 r ! 向身邊的場記嚕囌.•「明知我不喜歡這兒，未埋位為何要我進來？」 
「導演臨時改變主意，不過很快就可以埋位了，紅姐你先坐一坐呀！」場記討好的安慰 
紅姐道。 

戲院的大堂，不愁沒有位子，所以紅姐聽那場記這麼説，也很本能的就在身邊的一排座 
位 ft 邊的位子上坐下來！ 

那足一種本能，紅姐坐下来的時候，眼睛還是瞪着與攝影師討論中的薛靖 

豈料，當她才坐下來之時，就像坐在有刺仙人掌上似的，紅姐驚叫 T 1聲，榷侗人别& 

f 

拍攝现場本來有許多人在鬧哄哄的，但紅姐 a 一聲尖叫，寅在太響了，刹那問，所冇ノ 
都住了嘴，眼睛全向紅姐 M 邊望過來！ 

「紅姐！你怎麼了？」 WL 刻有人走過來問。 

只兑紅姐沒冇回答逕自的回頭 tt 身後望，接着，她又再一次發出驚天動地的尖叫！ 



這 I 次，眾人更動容了！因為紅姐是在大家的凝視下發出神經質似的尖叫，而每個人 H 儿 
到她站巷的闹圍環境 M 正常不過，所以根本就不明白她為 tt ® 要叫！ 

紅姐卻依然站在原地，尖叫了一聲又一®! 

「紅姐！你沒事吧？不舒服嗎？」化妝師也過來追問了！ 

紅姐在眾人圍攏垂詣後，終於停/尖叫，卻用比哭泣更叫人震驚的聲音大叫着..「有人 
非 fs 我，.」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全都呆了！ 

紅姐站笞的位 S ，現在雖然有幾個工作人員，可是她發出第一聲尖叫時，大家都看得清 
楚的，她身邊根本沒有人！ 

「紅姐你開玩笑麼？」副導演翁先笑起來，由於他見到，紅姐周間都沒打人，所以他就 
a 樣的説道。 



副導演此語一出，其他的工作人 H 登時也輕鬆了！可不是嗎？紅姐自己單獨站在一排率 





位的一端，周圍都沒有人的，誰人可以去非禮她？ 

豈料，眾人尚末来得及 I 哄 rflj 散之時，紅姐突然尖聲的大叫道：「我不是説笑的，具的 
有人非禮我 ！ J 

但见紅姐的臉色靑，：1,一點也不似開玩笑，人們不禁又愣住了！ 

「但你周圍根本沒有人，誰又會兆禮你呢？」 S 是副導演開 U ， 他知道紅姐的脾氣很大 
所以只是婉轉的問。 

「我不知道！我寊在.小知道！剛才我坐下來時，我覺得有一對手攔腰的抱若我，令我不 
能動呢！」紅姐叫着，情不自禁轉過頭，往她背後的空座望去！ 

非但是她，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根木就沒有人，周圍都沒冇人！ 

紅姐的話，如果不是她自己編的，那即表示這戲院…… 

正當所有人面面相覷之時，突然，薛靖衝到紅姐的面前，•把樓她，道：「你咋晚•定 
是休息得不好，所以太累了，今天到此為止，你回 i 早點冰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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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導演！我……」紅姐驚訝的 €• 着薛靖，對薛靖的突然體貼，有點不能置信似的！一 S 


「阿標！你帶紅姐回ム，我們跳場戲來拍奵 r ! j 薛靖只是拍拍紅姐的 H 膊，「小意她不 




用太緊張，接着就向一個劇務嚷道。 

在場的工作人員，包括紅姐0己在內，見到薛靖這麼説，都感到萬•一分奇怪！ 










熟悉薛靖•或者跟 M 過薛請工作的人都知道，薛靖足出了名嚴評的導演。他拍戲，従不 








: 


准許人遲到 1 ?-退的，在片場襄，他兇得有點失±-人性似的，像此刻對待紅姐那份人 W 味，簡直 
完全不是薛靖平日的作風，所以大家都感到十分詫異！ 

「還站着 S 麽？一會送完紅姐！！來，還要開エ！1薛靖見劇務^§的_就不耐的駡道。 
「薛導演！我剛才……」紅姐想起剛才的經歷，她覺得冇必要向薛靖解釋清楚，以免被 
誤會 H 己大驚小怪還是怎麽的。然而還未有機#開 n ，薛靖不知是不是不耐煩還是故意打斷她 
的話，根本不讓她説下去！ 

「回去休， M 吧！我先跳拍其他的！」薛靖説完，根本不給機會紅姐説ド去，就轉身走 






















副導演望了望薛靖兩眼，心裏面想到的話，始終還是擱不住要説出來了！ 


「薛導演！你是一早知道戲院有鬼的？」 


薛靖似乎預料不到他這助手忽然會對自己説那樣的話，所以，很驚訝，抬起頭來瞪着這 


手，問：「你説甚麼？」 


0 


「你早已知道那戲院有鬼的？」副導演重複剛才的話 


薛靖沉默不答 


「薛導演！紅姐真的被鬼抱住！她發誓説是真的！」 


薛靖仍舊不語 


「這樣瞞下去也不是辦法，已經有些工作人員説要請假！」 


「是梅小紅自己多嘴，他根本一點惡意也沒有！ 


薛靖這麼衝口而出，副導演馬上脱口而呼..「果然有鬼！一 


課 ；： r . 










■ 






薛靖资時知道自己終於上當，承認， Hd 知道戲院內有占任的爭，不過此時要否認也不能 




了！ 




「你自己説，我們じ經在那兒開/幾天工，不是相安無事嗎？就是梅小紅， n 己要多 




嘴—.」 




ム # : $ギ|、 - 1 

副導演也不是見識少的人，拍電影，經常在外景場地見到鬼怪的丰，這不足頭一次，所 
以不特別驚詩！ 

「但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你怎會：早知戲院有鬼的？」副導演又問。 

「他本來是我的老朋友嘛！」既然已經説了開頭，不在乎説明真相！ 

「舊友？噂演原來你還認識那個鬼魂的？他生前是你的朋友，怎麼會跑到戲院襄的？」 

副導演卜分驚訝， 一 UM 問出了幾個問題來！ 



「我不知道他是誰，不過小時候，我常往這兒看電影，無意屮發現他的#在！」 


辟靖的思緒一下で扯 ㈣ 多年前去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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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m. 

「那陣子，我沒 w 麼錢的，但很喜歡右電影，所以大人給我的零用錢，我常用來看電 
影，不過那此•一錢僅僅夠 H 一張 BU 座票。似那時我們有很多辦法換個奵座位的！」 

薛靖説到這兒，副導演已搶着説： r 我知道， m 影一上正*，或者燈全黑了，就摸到後 
座*丨— 

薛靖點點頭道：「對，就是這樣！我第一次發現戲院有鬼，就足因為溜到後座找位 f ， 
那時燈剛熄广，周圍也特別黑，我找了張眾邊的座位，就坐ド來，可是當我一坐，那感覺很可 
怕，因為像有其麼擋着那張椅，我竟無法坐下去！」 

副導演聽薛靖説到這兒，吁了 nM ， 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坐在那鬼魂的身ヒ！」 

「唔！」薛靖點了點頭，然後道：「現在説起來，當然不覺得怎樣。但當時我只是個孩 
子，又是在黑暗中，真是嚇得沒差點尖叫。梅小紅咋大的情形，我^以想像，那完全就是我章 
年時第一次坐在那鬼魂身上時的反應呢！」 

「那麼你常時怎樣辦？」副導演雖然一點也不宵怕，似卻冇着極大的好奇，想知道那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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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知道，小孩 f 很善忘，坐 4BU 座第一排’抬起頭來看戲的感覺，並不太舒服，所以 
過不了多久，又悄椚溜去後座了。一 ft 沒有 rt- 發生那種亊，直至幾個月、 Z 後，有一冋我乂往後 


座溜，常時趕苕找座位’不知不覺’又坐到那個見鬼的座位上，感覺仍像給人抱着’想 ff 扎又 
浄不開，可是過了不多久，卻發覺那鬼魂是.番好意的！」 


「怎麼一番好意呢？」 


「他讓我^在他的身上，等於孩于坐在大人的膝上看戲，我當 年 6 得還很矮 h ， 就是坐 


0 


竞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忙追問下去。 

「我當然嚇得忙跳起來，一!頭一看’竟見到一張三十歲左右的男人的臉孔，對着我做鬼 
瞼。第-印象很深，凶為那張臉是青色的！我登時怕得從座位上跳起來，沒命的跑冋前座’有 
好久，都不敢冉往後座±-!」 

「似聽你的 M 氣，你似乎對戲院的鬼魂，不足太憎厭，.向且還有好感，又是甚麽道 

理？」 




1 


一 


ml 







在椅上，前面的觀眾，往往把銀1$遮了.人半，但那時由於那鬼魂抱住我，反而讓我看得清清 
楚楚。説出來你或者不相信，我與那鬼魂就這樣默默，冇份感情！」 

副導演聽完薛靖的故事後，恍然大悟的叫起來.•「我知道 r ! s 家舊戲院侖一行座位單 
邊特別少了張椅子的，一定就是那倘鬼魂常坐的位ヂ，怪不得那樣苛怪！」 

「哼！那此一一人真絕，其實那鬼魂不過是想看戲，何&要迫得他那麼緊的？」薛靖；^點憤 
慨的道。 

副^演兑到他這種反應，笑道：「導演！很少會有人像你這麼大膽的，敢情是那些觀眾 
投訴得多，戲院為 r 息事寧人，才出此 F 策吧！」 

I 切真和大内，拍攝的進行自此之後，十分順利，•冉沒有聽紅姐説過其麼 r n 

薛靖相 Q 副導演做厂點丄夫的原闪，就是紅姐再不敢埋怨戲院有甚麼不妥當了！拍完舊 
戲院的 IAJ 外景，薛靖的戲還有四分三未拍，接下来的日子，他忙得日夜頦倒，除了拍攝工作的 
進程外，他幾乎是掂麼也沒有去留意了！ 





宵到影片全部「殺 青」，只 餘下剪接的工作。 某一天， 薛靖在剪接時， 突然間聽到，段 
新聞報吿，令他整個人也跳起來！ ：パ 

「 . 在本市最古老的戲院，今 tt 發生 T . 業意外’一名拆卸工人，在清拆戲院裏的座位 

時’突然被座位屮的一條廢鐵，插入背部，現已送院救 治’情況危殆。 據現場丄作人 M 聲稱， 
意外非常罕見，有關當局派人前往調査！」 

「戲院是他家，他們要拆毁它，他抗議了！我早勸 大老 闆不要拆 的！」 薛靖 激動地説。 














薛块然在酒店房内夜半騖醒•感覺有甚麼從 W 背直踩上胸 口。 本來孤身到日本 新宿談生意•回港時卻變成「兩位」同 

行。直料 因 此交上邪運.打麻 雈自投 「大三元」。 高 人説•絕牌 糊出了未必是 好事•鬆章 可 避過一 劫。平麼•他胡 
牌呢？還是要打出去？ 









麵加 









































猶有餘悸。 

到現在為止，提起上次在東京的事，薛煥然仍猶有餘悸。 

那次他在新估。住洒店。 

偏偏為公事.而獨個去 H 本，一個人住酒店，事後公吿天•卜，沒一個相信他的話。 

那是新宿一家頗人的，設備也非常現代化的酒店，秘書替他訂的。每次出門，都是由秘 
* 代： HJ 酒店，他個人從來沒其麼意見。只是，今次他呰經加了 •句，就是希望要一家自己從末 
住過的洒店。 

一年會到束京好幾次，他喜歡每次住不同的捫店。 

入住 M 一家酒店後，一切都沒接麼•小妥。頭一兩晚，他談完公亨，晚上總有應酬，很夜 
才冋酒店。洗個澡，跟香港的秘宵通個電話，交代公事，問問情況，便倦槲上) A 了。 

然而第三晚不一樣。 

R / i _ 臨走前的一晩，常地牛意上的朋友為他餞行。晚飯後，還帶他往銀座的夜總會消遺， 



他返到酒： 5 時，「し足凌晨二時多了。 . 

因為喝 r 幾杯酒，他不敢馬上洗澡。只洗了臉，刷/牙，便上床了。 

上床時，只覺得很累，一碰枕頭便很快入夢。 

怪事發生在他好夢正酣的時分。 

一陣異様的感覺，驟然而来，無法抑止。由是更覺可怕。 

簡直怪異到 極 點。 

他記得淸淸楚楚，當時他躺在床上，臉向大花板而盹，身 L 蓋着洒店的薄毯。半夜驚 
醒，竟覺 有人自他的腳背 一：01 f 向自己的胸 口走 過來 。 

正確點，是有人踩在他的腳背上，一直沿腳，大腿，往他胸前踩着走。 

事後他 ff 訴別人，沒一個肯相信。聽者皆説這根^不可能，就 W - 那人身輕如燕，一般人 
的腳背骨，也不可能承受那麼電的應力。 

但，薛當時卻 S 的覺得自已雙腳被踩 c 那完全是一 W 痛楚，由腳向大腿，小腹，然後掏 














脆淤 

口，蔓延。 

他要大聲叫。可是，既叫不出来，亦一動也不能動。 

何記 W 消楚，他是可以睜開眼晴的。一開眼，的 ffnn 確見到一個人站在自己身七，可是 
從他仰躺的 ft 度，屈然見不到那人是甚麼樣 f ， 只依稀®.得，對方似乎是男人。 

企圖移動頸部，改變自己的祝線，好#淸那男人。突然， ro . 在他身上的*儀，沒有丫，那 
男人消失在眼前。 

如夢如幻。 

每個朋灰都説，疸是他的幻覺。亦冇朋友認為，是他醉得一塌糊塗而做的夢。 

如果僅^如此，薛也不#那麼耿耿於懷 C 
事情仍有ド文。 

常時他身上那人突然失去蹤影，他！一嚇得整個人跳坐起來。 

揭上把全房的燈都亮5，觀察每一個角落。並沒發現 S - 麼可疑的物體。 


140 


(:] 中喃喃 G 語，街訴自己，那 U ハ是-個夢，不必緊張。 

到成是兄過世面的人，又經常住不同的旅店。有關 /1-屮遇鬼的事，過ム也聽不少，亦以 
為剛才只是個惡夢。於是，再次躺下來。 

但，這一次才躺下不久，他便聽到一陣水聲。 

當然不是夢。 

蹬着眼的薛，記捋淸清楚楚，當他—：床”刖，闪怕喝酒後沐浴會出奉，所以只洗臉刷牙便 
上床 r 。他極確定^:己關好水龍頭的。 

每間新式 ffitt 的龍頭開關都不同，今次入住 in ifHJ 的水龍頭，不是旋幘，而是向 L 下® 
的。故此他特別記得清楚，&己的. ffn ' a 確關了水龍頭。 

如今耳畔傳來淙涼水膂，絕對是由他房問的浴室傅出來 c 
「不可能的，誰跟我開玩笑？」 

他驚魂米定，但叫他躺«不管這水聲卻不能，萬 一 D 己真的忘了關水龍頭，水浸睡床， 





那怎麼辦？ 

雖然心裏不無懼意，似還是連忙跳起來，準備到浴室.©肴。 

才米起來，眼睛往地 h 一里，找拖鞋。 

豈料♦肴之下，卻大吃一驚。何見浴室門 U 早成澤國，非但如此，水還不斷流出來- 

雖然房間鋪滿地毯，但一眼望上，地毯早吸飽了水，酒店的拖鲑，已飄浮起來。 

「老天，這還得了，若水都往外邊走，洒店 S 不要告我？」 

於是，薛忙跳下床，準備撲去浴宰關水龍頭。 

腳 m 到地，他觸電般呆 f 。 

滿以為自己一腳濕漉漉的。 

可是他雙腳乾乾的，那裏有濕的感覺。 

梁 e 自己的腳，举若明明濕得滴 水 的地毯，他驚 訝 得説不出話 米。 

「後來怎樣了？|萬阯杰是第十個聽他這次經歷的朋友，聽到這兒，忙不迭蕗出極不以 


為然的神色来。 

「你猜？我衝入浴室，果然見水龍頭正不停4: 漏水 ……」 

話未完，怂乂開口了：「然後，你伸手過去，卻感覺不到有水流過你 手， 是嗎？ 」 

「-你怎知道的？」 

1猜也猜得屮，你根本是做惡夢，當然不會真 的漏水！」 萬 笑嘻 嘻。 

薛馬上呆 r ，同時失望到極點。 

「為1-麽所^人都不肯相信我？我説的是\-真萬確的#，我不是做夢，當時我&分?1清 
ffi ! 你不信可以問問酒 ^ 的人。我關 / 水龍 頭， 不敢再 睡’便跑下樓 去，要求換房呢。」 

「就算耍換房也不稀奇。你作了個惡夢 W - 來，驚得要換房，但當時 你寊在 太 驚慌 /，根 
本不知道 JS 真是假 。 J 

「是真的，你們為 tt 麼都不肯相信 我？」 ：』 
「老薛，我^是不肯相信你，而是沒這種可能。説你遇鬼，有鬼4:你身 ha :， 踩得你 K 









痛， PJ 是，鬼根本沒重 a 呀。你怎會覺得乂 fi 又痛 


•我沒説過那一定足鬼 


き 


「這.史沒 PJ 能，不玷鬼，難道是人，有人可以踩&你腳和腿上走，你還不受傷？」 

「老薛，我.©你是有點精神緊张，所以才會這樣，還£放鬆點，不要記若适件亊。你想 

想，若真的像你説的兄到鬼，你還可以 M 麼輕鬆嗎？」 

「為甚麼所有人都不肯信我？我是 T 真萬確的遇了鬼： U 冋來後，誰説我沒事？我就感 

到混身不自在，好像隨時随地都有事要發生似的。」 

「你迠是心理作用，放開點，保你甚麼亊也沒有。」 

薛放栾再為， yd 申辯，只默默喝着啤酒，萬兑他這樣子，卻又主動開 n 了。 

「我們都 rl .' AL : 好朋友，不妨跟你説明白，你最好別再到處談你在 U 本住 M 店的事。現在「し 

開始有人在背後説你間 Si 了。」 

「説我？我有甚麼 HJ - 給人説的？」 





，你 d 己當然不知道’你到處跟人談 H 木遇 鬼的事，一副 憂愁 樣，現在人家傳你 癍瘕癲 

、細こ 

「我瘦 癲？ 我只是説真話，耶些人怎可以 M 樣説我的？」 薛聽了’萬分委屈在心頭， 動 
氣的説：「我乂沒得罪人，他們怎可©樣中傷我？ j 

fi 又怎能怪人？所謂江湖是非多，你老兄 R - H 做得那麼好，本！ J » J 招人妒忌广，現在 
你突然冇卒發生，人家藉此機舍大造文 ^ ，你還不明 d 嗎？：£這樣下 ±-，不是_你，只怕對你 
的牛竞都有影響。所謂一沉百踩，人家一歧 視你，你就麻煩了。」 

餘不 £- 今天才4;社會上打滾，萬的忠告，他如何會不明白。 

「 tu ; 杰，謝謝你這樣提»!我，我再也小誇那麼傻，隨便跟人説 n 本的枣 CW 為我終於明 
白，根丰沒人#相：；£。」 

「你別怪人^不 frl’s . 」萬?5*出薛内心的不滿，便道 ••「 ttw 你很難^我不、， 

怎吋能見到水而踩下去又沒行？你0己都解釋不 出 所以然 來吧？我們沒銳歷其 5 ，聽了你6 













ns ， 很難不覺得似天方夜譚的。或吝你應找個懂衍逭方面事情的人問問，一般朋友，根本不可 
能幫你。」 

「我明白，完全明 nr 。」^ 憂鬱 的説：「只怕心天我真出了事，大家就明白，我今 X 
根本不是説謊 * J 

「千萬不要這樣想！你要足這樣鑽牛角尖，叨明無事，也會變有半呢。」萬很厳肅的 
説：「你聽我話，去找懂得玄學的朋友，或者 U ハ有那些人才能幫你。」…… 

薛很久也沒試過睡得那麼熟。或許自 U 本！：來後，每天都失眠，他的精神困倦極了，所 
以這晚上床前，乾脆吃半粒安眠藥才陳。 

安眠藥發揮/它的性能，上床不久，他就迷迷糊糊的入了夢鄉。 

但是，明明睡得很熟，忽覺得一陣心跳，彷彿要整個從胸 II 跳出来。動物的本能反應， 
他感到自己面前，有東西在擾攘若。 

就是那樣，忽然因一陣小安的心跳而驚醒過來。第一件丰，當然睜開眼晴，眼 W ‘呼 








距離自己吋許的一張人瞼。 

但是，彼此距離實在太近 了， 简直鼻尖貼#尖，所以， 薛根 ^ 見不到耶 張臉的樣子。 
•小過，山於湊得太近了，他可以感到對方的呼吸。 

他當然清楚知道，自己是»3 35的，睡房不可能有別人。驟見眼前|張面，他忍小キ ^卩 
起來。 

奇怪的是，他一叫之.卜，眼前那張人臉馬上消失了。 

薛跳坐起米， MS 熟悉的睡房。除了自己之外， 根本 «■ 麼也沒 有。 

「不，不會是夢 = 如果是恭，我不舍感到那人的氣息往我臉 h 喷的。」心桌叫自己盡 5 
冷靜，但當他檢紂 CE 己剛 d 所遇的亊情，、 W 在無法接受 A 「 J 日疋在做夢。他清楚知道，自己日^土 
預感的不安情況下®過來的。 

「是鬼吧。若是人。怎可能•下子便不見影踪？」薛乂自 rr,:n 語： 「 H 怎可能 e 鬼？鬼 




















根本不舍冇呼吸 


他不敢再睡，便起來在+犀走動一遍。雖説想尋找ード，但他心.#叨白，拟木不俞找到 


达麼的。自己剛4一叫，「對ガ」就沒人影，可見並非尋常之輩。欲尋之，哪冇追易 


「世杰説的對，一定得找人幫幫。不可能沒事的，一定冇茛麼將舍發生了。」薛0忖 


志能上人。 


H 木旅店的經歷，夢中小安，脾時突見一張人臉距離， H 己跟前不及一吋——種種經歷， 


薛一一告訴 fi 身穿黃衣，年約四十多歲的志能 h 人。 

志能上人，修佛學，同事胡成 M 的介紹。據説上人精通降魔伏妖，鎖邪治鬼之術。因薛 
堅持自己遇—的是極邪門事，胡多番聽他説遇邪經過，又親兒薛的精神越來越差，便把這位有 


道行的 h 人介紹給薛認識。 


初見卜人，薛有點失望。他不能置 G ，眼前這年只比 Q 己大少許，衣着與自己差不多， 


還戴了副名牌墨鏡的男人，#足與人。 








.. 5'si 



























「甚麼？鬼魂會呼吸？若有呼吸，那還會是鬼嗎 ？J 
「你做過鬼嗎 ？ J 
「開玩笑 了。」 

「既沒做過，如何知道鬼一定沒呼吸？」 

「這……」 

r 薛先生，不知你々沒冇聽過，疑人奠用，用人莫疑！假如你•小 fll 我，可以不來找我 

的。」 

「我當然不會不信±人。. R 是，我是普通人，又從沒遇過這冋书，我想多 r 解究竞是怎 
麼冋事而巳。」幸好薛的腦筋也筲轉得快。 

「有甚麼稀奇，但凡旅館客後這種出入的地方，自然多遊魂野鬼的。這些遊魂野鬼像人 
i 樣，種種性格都冇，你遇上的是個捉狹鬼，所以這樣頑皮，又捉弄你，又踩 4 : 你身上行走， 
又開了水喉跟你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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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 -ム識: 


:：租、癒 


「 P 我就&小明白，何以那捉狹鬼跟我玩水時，我當時明明 見 水， 但踩下去， 地毯卻是 
乾的，真是一 a 思不得其解。」 

, ii 有 a 麽稀奇？我剛才不是跟你説過，有些鬼魂很喜 歡捉狹別人。你遇上 的是捉夾 
鬼，他便用掩眼法，令你以為酒店的浴室水龍頭開 了， 敎你驚慌。説 H - 的，你已經很好運， 遇 

到最友善的鬼魂，所以本身沒甚麼大傷宵。你聽我説，^了迠道靈符及 佛珠回去， 捉狹鬼 自然 
會收斂的 了。」 

心衷還有些半信半疑，不過還是謝 了ヒ人。 

商業區的午飯時間，很難不遇卜熟人， ia . x 薛就 A 餐廳還 htt 熟的 R 行老霍。 

I ,阿薛，氣色不錯呀。怎麽 r ,再沒冇精：！：恍惚了巴。」 

「你説早陣子？現在好多了。」老霍的 P 屮，説的是 h 個月的事。 

當日從 U 木回来，薛因洒店遇到的事嚇得驚惶失措’ 毎 见到朋友 及 R 行，宵提及此事。 
在他的朋友圈屮，差不多每個人都知他在日本的洒^!遇®。 









只是，大部份人覺得—分離奇，所以不信他所説的亨，都認為他 Ja 工作過忙，把自己鬧 
得神經過敏。 

常時薛的精神：*差，故此現在老霍見到他會這麼説。 

「你可説得不錯！最近我的精神好多了。」 

「那很好呀。早陣1-兑你做摇麼都沒心機似的，我不知多擔心。+来就説你梢神太緊 
張，現在終於想«1了吧？」 

「不是我想通 r ，我在日本真的遇了鬼，而 n 那鬼魂還随了我回来。還好我遇上高人， 
替我把鬼鎖仵。」 

「真的？居然有這稱亊？」 

「你不信便算了，但那是千具萬確的。 Q 從我把靈符及佛珠放在家中， E 的不再有事 

了こ 

I 那很好呀，只耍你覺得心安便行了。對啦，你現在既已恢復精神，我明晩跟阿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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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杰他們® w ，來不來？」 

「為甚麼不？我很久沒跟大家眾聚了。」薛馬上答應。 

K - 實，薛未在日本旅店出事之前，日 / H 個相當活躍的人。只是出事後，每跟明友説起 
家都把他當作瘟子。 

現 A 心頭人石 e 經解決，他當然極開心，故此也想出来玩玩。允 K 他們做生意 的， 
常與行家•起聯絡，會少許多聯繫的。…… 



每個人都説薛跟 BU 陣子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不過這 M ハ 開始時的•些應酬話。牌 
姶不久，人家都進入緊張狀態。誰都無暇説話，集中精神於 自己及枱 •向 的棄牌上。 

薛剛垒了副十分漂亮的牌。 

•二隻發財、-叟紅中、：；隻€1板、八萬、* 一隻九萬。只耍冇人打出七萬或八萬， 他 
以糊牌，而且會是一副贏盡的牌。 

最難得的是，此時枱丄只有二十張棄牌不到。« 樣子，其餘_個人尚未齊章叫牌， 








枱上各有一張七、八萬，看來隨時還會有人打出來的 




薛極緊張。自懂牌性以来，從未試過拿那麼漂亮的牌，當然希望糊得出 


正當他緊張地望着對手打出來的牌時，突然有把如蚊蚋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你等會兒 



摸的就是八萬。但我警吿你，不能糊牌，要把牌打出去！ 


不可能聽錯的。薛整個人呆住了。 


怎會這樣的 


薛十分驚慌。但當着朋友面前，他強迫自己沉着氣，勉強鎮定自己。 


凝神再聽，究竟是否真有耳語_ 


那聲音卻像猜透他的心思似的，又沉寂下來了。這時他的上家已打出牌，輪到他摸牌 





「記得我的話，摸到牌不許食糊，否則你過不了後天，好自為知！」正當薛伸手摸牌 






時，耳畔那聲音又響了。 


..議» 議 1|讎截 




想叫，但又有點又相佶會那瘀巧合。 

沒有立刻 把牌拿起來看，但憑姆指撫若的凹凸感覺，薛整個人都呆 r 。 

不需看，正是八萬。 

耳畔那聲音並沒預击錯誤。 

現在該怎麽辦？明明是自摸，迠張牌»1以令薛贏^半部小汽屯，丙為他們的賭注十分可 
觀。然而，那個怪聲音的警吿和威脅，卻使薛猶豫不決。 

「老薛，你這是幹甚麼？要等誓願才打出來嗎？」 

「可•小是，你一向打牌都不是那麼慢的，今天怎麼了？是大牌嗎？」 

牌 友已經在 催促 了。 薛抓住那張八萬，望 了 一眼。還 H ./ t 遲疑不決。 

「到底打不打？」在他下家的老 S 很不耐煩。 

「把牌都攤開來，讓我們敎你奵 r 。」萬在對•曲調侃他。 

#着自 d 手上的牌，薛心跳加速。 




一種反叛的心態，突然從心底產生。 

「我為甚麼要聽你的？你是何方妖孽，有本事便站出来！人生難得『大三元』。我偏要 

糊！」 

薛在心裏鼓勵自己，然後吸口氣，把手上的八萬聯同其他的牌一起翻出来。 

「自摸。」 

「甚麼？你糊出了，這手牌……天！是『大三元』。這怎得了？」牌友之一的郭浩義首 
先慘叫起來。 

「你這傢伙，不動聲色，居然糊出這麼一副牌，我打牌以来，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 
牌！」老霍也在叫。 

「別管那麼 多， 統統拿錢來！ 」 薛興奮的説 着。 

奇怪得很：正當他高興的收錢時，彷彿有個冷哼在他的耳畔響着，但當他凝神去聽，卻 
甚麼也德不到。 








^.uiiiirHiiiWiirmi!^ 111.11 W3iuunn ， ijji^：n -i,iu iu 观灿顶 : : 唧 : _ ， KTOiw •:! 1 り，， IM _ 彳 n..* 1 ㈣ ⑽削，.卜 
.. .'•■』■' •- ' •' 

: ru,,^；；.：.；：：：. _ .. • _• 

irilWw>lM|lillWiiM|tf<Wwi<PffllWll'll<ltt«»WHiililll|lW<|ii 圓 ._»l _ _ . niiiiiiilw.i^ «|||»lnw^W •— •瓤 *■»«« — »« ―费 ■»»■• • - 

.. '■■ ...^» '••■" '* ■- ..... If. , ... - • .,1 .一 . .1 •: .1. ••« . . •• . « 


「今晚真邪，半晚米兑老薛糊牌， I 糊卻是 S 麼一副絕牌。老薛，你可當心。」老祺突 

然道。 

「當心？甚麽當心？ J 

「人家説，這 ffi 絕牌，最好不要糊出來，糊出了未必是奵亊，你聰明的話，便由現在開 
始鬆阜。今晚輸錢，可能還01以補救。」 

「唬我？才不信呢。這麽難糊的牌都給我糊到，我從此走@才是。」嘴裏雖然诘樣説， 
但薛開始有點兒不安。 

「老薛，別以為老霍嚇你，這麼絕的牌邡譲你糊來，根本不是好事。何況 你的膽量又那 
麼小，我#你要小心 I 二。 JA - 也在旁説：「我真的未見過人糊出大三元 的。」 

「你們算嚇我？我不怕的，這有其麽稀夺，•定有人 糊過迠樣的 牌。十三 么那麼難糊的 
牌，不足經常有人糊出來？」薛還足十分口硬。 

「算了，你不信也沒法，趕快打吧，我們要翻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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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夜，薛手風極順•，一個人大吃三方。幾個牌友輸得心服口服，他自己當然很高興。 

然而回家後，卻開始有點擔心。自己真的吃得太盡嗎？萬一真應了朋友所説的…… 

最重要的是，他記得，當他快要摸那張八萬時，耳畔明明有個聲音警吿自己。不過，他 
因為家中貼了靈符，身上還掛了串佛珠，才會有恃無恐。 

「不會有事吧？不了，小心點，明天找上人問問。」 

心裏作出這樣的決定後，便如常上床。反正屋裏沒任何古怪，他有信心，屋裏貼了靈符 
後，就算有邪靈也不能人屋。 

然而他估計錯了。 

當他睡到半夜，全身突然有蟲犠走的感覺，使他驚醒過来。 

可是，他雖然十分清醒，但今次卻連眼也睜不開，莫説動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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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畔卻有個熟悉的聲音在響着：「你好呀，你居然不聽我的話！叫你不要糊牌，為甚麼 
偏要？現在可好了，贏了很多吧？」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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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誰？為甚麼要管我的事？」 

「我還未向你追究，居然請人来治我？膽 T - 也太大了！」 

「你想怎樣？不要捉弄我，我不怕你 。 J 

「你以為一道靈符可以治得了我？作夢。」 ： V:i 
「你想怎樣？」薛雖然動彈不得，但卻能開 n 。想起上人説過，捉狹鬼只是惡作劇，六小 
何•小了自己，便道：，我不怕你，你是鬼我是人，你奈何得了我其麼？ j 

「好，有種！等 a 瞧吧。」那捉狹鬼似乎給薛氣壞，罵了幾句後，薛突然全身似解脱了 



‘樣， H 復活動能力了 


他 IPJ 時信心大增。一直以来，他為自己在 R 木洒店帶鬼回來的事憂應不じ。自從志能法 


師給 r 他靈符及佛珠後，他 fH 心人增。今次不理鬼魂警击而糊了大牌，初時還冇點+安，但如 


今那鬼魂都佘何不了自己，他覺戰勝那鬼魂 


「警告你，再摸兩把，有一張『一筒」等肴你，你最好不要糊， fr 則一定後悔！」薛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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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副好牌，耳畔又聽到跟隨他那捉狹鬼的聲音。 

經過這些日子，他早習以為常：故此根本不理。尤其那捉狹鬼每次提出的預吿必然兑 
現，反倒使他對自己贏錢的大有信心。這時他也不理鬼魂警告，歡天喜地的準備摸牌，而且這 
把是清一色的筒子，糊出來便可以赢幾萬元。 

果然，兩把牌之後，薛一把摸下去，憑觸覺已知是「一筒」了。他很自然的便把牌攤開 
來。 

「怎麼搞的？又自摸？清一色？」坐在他下家的 I 位同行關禮和用充滿狐疑的口吻説。 

「 I 圈牌中，你糊了三次。從開場到現在，你獨個兒糊了八成牌。不可能吧？」另 I 位 
朋友老霍也極不滿。 

「每一次糊牌都自摸，有這湊巧？」 

説話的是坐在薛對面的萬。他們本是頗談得來的朋友，但此刻萬卻以極不以為然，充滿 
懷疑的聲音責難老友。 





辟不行不臉色 


「你這 fi 甚麽意思， HII 以為我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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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聽 ft 好，你心襄明白。大家都是 M 行，打牌不過聯絡感情。你要好處，何必在同 
行身上找？」關冷冷的説。 

薛氣得伞身顔抖，罵：「你，這是説，我，»你們？」 

「大家同行，你也具太過份了，要找好處，走 遠點嘛。」 老霍加入 戦圈 C 
薛更 M 了：「你們怎吋以這樣，輸 r ，想不認數？ J 

「不是•小認數，但你也小能把人家當作傻瓜。怎4能 IW 牌不到，又是淸一色，又是 
十一*么？我就不信一個人的牌運好梅追樣子。」老雷冷然道。 

薛的：11光往幾倘牌友臉上輪流望±，但覺..一人冷冷的，似デ認定0己出丁騙他們。一種 
説不山的委^，敎他.1!濁氣往卜涌，便道：「你們現在想怎樣？願賭服輸.^^你們想用适 
樣的方法賴賬？」 

「我們賴 K ? s 有 此理 ，你出千，我們還未找你算賬，你竟 開口 ^人？」 萬也氣得 M 













「你敢再説一句，我出千？」薛忽然拍一聲把牌拍在枱上，向萬喝。 

「想怎樣？打人？是的，我就是説你出千，你敢如何？」萬不甘被恐嚇， 
分不清哪一個先動手：到最後，薛受了重傷，送院時已昏迷." 

是如影隨形的捉狹鬼作弄他？還是糊絕牌確實不祥？ 

他已無法分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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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暴雨’符錫政忽發好心讓一個陌生人坐便車。但好心不得好報•路上就遇上車禍 了！第二天落 口供 時. 同車 的證 
人卻失蹤 了’ 警方竟説在一星期前就找到了此人的屍艘。這怎麼可能’邪天坐在車上的 人明明是活生生的！ 












滂沱大雨，在此深夜時分，在近郊的公路上，雖然車輛稀少，駕車時始終仍是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的，因為，這 條公路’一直都是交通意外最多的，而且，有關的傳説’也特別的 
多！ 

符錫政兩手緊握方向盤，車前的水撥子，速度已經開到最快，但雨實在是太大了；公路 
兩旁雖然都有霧燈’可是，橙黃色的燈光射下來’似乎並不能衝破濃密的雨簾’故此，路面的 
能見度不遠。加上路面雨水的反光，令他更難很清楚的視察路面的情況！ 

車上的收音機早已旋開，電台的唱片騎師剛播完流行歌曲，又是天氣報吿的時候！ 

「 . 華南 各地 的天氣 情況， 大雨仍然持續，本地天文台從今晨到晚上七時 為 止，錄得 

的雨量紀錄是一百二十三毫米，預料大雨持續……」 

符錫政聽到這兒，隨手就把收音機關掉’嘴裏喃喃自語：「真討厭！這長命的雨’不知 

還要下到甚麼時候，我的外景不用出了！」 

£難怪符錫政這麼懊惱的，他是電視台的編導，這幾天，本來他負責執導的一部時裝劇 







要柏外：：京的，無奈天氣责在太惡劣了，冇 f +1 組外景都迫於無奈取消了！但是，劇集並沒 有多少 
r /- fi:， 他.小知 «1 要等到其麽時候才會放晴。所以’ SS 到天氣報吿此 如，忍不住就把收斉機關 
掉，以免心煩！ 

關掉收 合 機 後， 巿外的 雨 打 在 玻璃和审身上的聲 音， 倍 覺淸晰 了！ 

「哼！在這棟天氣，尤其是這條公路，經常邰會出韦的，真要小心才好！」符錫政心：袅 
在提醒自己！ ^ 

雨勢依然沒存 ffi 歇的趨勢，相反的，好像比剛才更厲害！ 

符錫政隔苕左右不停擺動的水撥望出去，路而的情況不是太清晰，幸时’此刻已見是深 
夜，往來本輛很少，所以還 比較好.點！ 

要知道符錫政所服務的 W 祝 台’ 就 仵這條 公路 差 不多 ^ 頭) i 那兒。他今夜剪接工作完成 
後出來，已差不多十二時了！因為自「し有此：.疲倦，所以特別.费提酲0:己加倍小心！ 

就在他睜人眼’很留心路.曲的情況時，他見到前.向路燈ド，似乎有條人影站着！ 
















發現這種情形，符錫政把車速不由自主放緩了，很本能的把頭湊近車前玻璃，要看清楚 
那到底是甚麼回事？ 

果然是一條人影，不過，在這滂沱大雨中，這站在街燈下的人，竟然沒有打傘，也像是 
沒有任何雨具！ 

「不可能吧？這兒前不見村，後不見店，正是公路半途中站，最少行人的地方，怎麼竟 
然有人？」符錫政這麼的想。而突然之間，他的腦海轉過一個念頭，他想起這條公路的一些傳 

! 

登時•‘他打從心裏感到有點發毛，又自言自語起來：「不會那麼湊巧吧，真的給我遇 
上？」 

正當他這麼想的時候，車已接近那路燈了，而燈下的人，亦看得清清楚楚了！ 

符錫政把車速減至最低，終於，停在那人所站的路燈下！ 

但見路燈下那人，除了沒有打傘之外，身上也沒有披任何雨衣之類，整個人濕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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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落湯難」！他見到卓了停在他的面前，似乎心襄也很詫 異 ，故此 ，只呆呆瞪香符錫政的审 


子！ 


「喂！上車呀，載你 一程！」 符錫政見到那人不動， 只 ^ 把車窗調低， 然後對 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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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人像是不相信有 23麽好心的人似的，在雨屮驚訪的指着0己的鼻广問。 

符錫政見他那種傻扣，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説.•「現在 再沒有巴士或小巴的 了， 你 
不會等到 * 的呀，我送你一程吧！」 

那人聽到符錫政的解釋，4出望外，立刻就跳上巿米！ 

當那人上了市’符錫政拋給他一條毛 巾， 道：「請 你墊#椅于 坐，我不想令車都濕 


r! 


那人忙 依 言去做， 又説 r 謝謝！ 


此時，符錫政打量了 M 個人一眼’二十來歲的年紀，穿一件普通 的恤衫、.條牛仔褲， 
看那打扮，似附近村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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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附近村裏住的？這麼晚了怎麼還在街上等車？」符錫政問 


「我是來這兒找人的！我自己住在……」那人説了個村子的名字！ 


「沒聽過這村子！不過，這一帶村子很多，很多原居民，你也是吧？」符錫政並沒有對 


那人深夜出現在路上的身分有所懷疑！ 


雨仍然下着，一點也沒有歇止的意思，符錫政又問：「你上哪兒去 


「在山下隨便哪兒放下我都可以，只要可以轉乘巴士就行了！」那人道。 


「你知道嗎？我剛才不敢停車的，因為這條路上，太多謠傳了，都説不少駕車的人，老 


是在這種時候見到鬼魂 


符錫政説到這兒-故意停了一 停，向身邊座位的人望了一眼，那人的神情，突然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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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甚至不敢接觸符錫政的目光！ 


「我很想看清楚一點，街燈下站着的你，有沒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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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符錫政説到這兒的時候，突然，車身劇烈的震盪了一 下，然後就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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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錫政呆不 r 不及兩秒鐘，已立刻明白過來，到底是發生了其麽拳情！.輛車 T -， 向，： n ； 
己的卓了撞過來，現在吶部車千都掻在路中！符錫政哪衷還顧得跟那人説話，生氣的跳•卜 Tfr 
去！ 

「喂！你是怎麽開車的？我這^驶的這條是大路呀！你那車卻從 小路«出来，你不知道 
要讓大路的車先行的嗎？」符錫政衡向橫 M 向自己卓門的那部車的司機駡道。 

雨水這時也迎頭的倒下來， m 符錫政因為生氣，已顧不得其他了！ 二 
那部电的司機亦跳卜車來了，他似7自知理屈，便道：「對不起，老兄！我不足故意 
的，實在是雨 i : 大了，我看不清楚！」 

此時符錫政巳#清楚， S 己的屯門， C 經凹下 i - 一大塊，心疼之餘，更是生氣了！ 

「報繁呀！現在還打：！！麽辦法？」 

~先生—.我的車頭燈也損壞了，既然人家的 41 子都有 ffl 壞，不若拉倒 BE !」 對方的 TTJ 幾 









「拉倒？是你不對，你想不賠給我？最好找警察來了！」符錫政説罷•.就走回自己的車 
裏，因為他的手提無線電話就在車內，他要打電話報警！ 

當他回到自己的車上，仍見到他義載的那人，坐在車廂中，但他對身邊發生的事，似乎 
有點不知所措，又似很不自然的！ 

「我想先……走了！」 

「不！你怎可以走的，你一定要留下給我做證人，警察立刻就會到了！」符锡政道。 
那人不敢反對，可是，不知為何，他的臉色，看來更加不自然了！ 

警察拿着皮尺，把兩輛車的距離和角度量了一次，紀錄下來，但那個紀錄的本子全都給 
雨打濕了，所以寫起來十分吃力了 1. 

「唉！這要命的雨再不停，我們一晚不知要做多少次這種意外的報告。」警察也有他的 




「對了！」警察突然又向符錫政問道.•「你説有個證人，可説明當時的情形？」 

「是的！就是他！一符錫政忙指着仍坐在車廂中的那人。 

「先生，請你拿你的身分證出来。」警察轉過身來，就向那人道。 

只見那人的臉色又變了！ 

「喂！你聽到我的話嗎？我叫你把身分證拿出來！」那個警察見到車上的人呆呆的不 
動，很不耐煩的又對他道。 

符錫政呆望着那人，他覺得那人的態度十分奇怪，正待要提醒他的時候，那人卻終於像 
醒悟過來，緩緩的伸手去自己的褲袋中，掏出一張濕淋淋的身分證，遞給那個警察—. 

警察接過之後，跟檢查符錫政的身分證時一様，先用電筒照了那人的臉一下，再看看手 
上那張身分證，然後就道：「唔！你叫鄭國光？住哪兒？」 

符錫政這時才知道，那個人叫鄭國光！但見警察登記了所有要知道的資料後，就把身分 
證交回那人，再向符錫政道：「你在今天或明天再到交通部一次，把今次意外發生的情形，跟 






K1K1 


我們的同事説一次！」説畢，又對鄭國光道：「你也要來。 


當符錫政睡了一覺後，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自己的助手，告訴他自己今天要晚 


點回電視台去，因為要往交通部落口供！ 


當他去到交通部，找到處理自己這宗案件的那組警員，把自己來意説明時，令他十分意 


外的，他接觸到的，竟是那警員投來詫異的眼神！ 


「我正要找你！」警員對他道 


「我知道今天要來的！」符錫政回答 


「符先生！我們有一件事要找你調査的，就是關於你的證人！」警員道 


「我的證人？」符錫政有點一頭霧水的感覺。 


「先生，你知道嗎？你的證人上星期已經死了！」那警員向符錫政道。 


「甚麼？」符錫政像聽到甚麼不能置信的話一樣，吃驚的叫起來，然後很本能的搖頭 


「不可能的，昨晚你們的同事也見到他的！ 


醫；， 




「可是據我們另一組的同事轉過來的資料-鄭國光上星期被人發現死在半山區的一個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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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錫政聽了那警員這麼説，登時有股寒意自心底裏冒出来！ 

他沒有理由連警方的話也不相信的，但如果那個鄭國光上星期已經死掉，自己昨晩見 
豈不是鬼魂？ 

「先生！現在怎辦？」符錫政問。 

「現在也不知道，我們只能當此意外沒有證人，反正，在那條路上，這種事很普遍，以 
我們也有幾個同事遇過類似的事呢！」那位警員説得很平淡—. 

符錫政還是呆若木雞，他拼命的回憶昨晩的事情，少不免要自艾自怨起來！ 

「我這次是自找麻煩的，明知由公司出市區那條公路十分邪門，我實在不應該做好心 
今次惹禍上身了！」 

符錫政想到這兒，又不禁聯想起平時在公司聽那些迷信的同事們所説的種種話！ 







假如不是招惹了那個人的話，根本不會發生這 I 宗意外—. 

「符先生！我們可以開始了吧？請你把昨晚意外發生的經過，從開始説一次！」 

「是這樣的，昨晚我從公司出來的時候，大約是半夜十一點五十分了，當時…： 

「算了！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老符！這一次，你怨不得人，都是你自己招的！」 
在車上，符錫政的同事小甘對他説。 

「我就是想不明白，當時，我已經很小心的了，還依稀記得，那人站在街燈下，地上是 
有影子的，我這才敢接他的，要不，我根本不會理他！」符錫政回答。 

「你老兄自己也會説，當時的雨很大，怎麼可以看得清楚？説不定你是看走了眼！」小 
甘瞪了他一眼，又道：「不過，你可以這麼想的，今次意外，全靠你做好心，載那個鬼一程， 
要不，你這次意外可能還不止那麼輕微呢，凡事往好處看吧！」 

符錫政聽了小甘的話，氣咻咻的説：「你還在説風涼話？」 

「不！我説的是真話！一 小甘繼續答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會令自己舒服一點 









「可是，我實在不能相信，我真的遇見鬼！」符錫政對小甘道：「當時那姓鄭的給我的 
覺，是很真實的，甚至那警員問他拿身分證出來的時候，那身分證也似是真的！」 

「這敢情好！如果當時就讓你知道那是鬼魂，只怕你就不會那麼輕鬆了！」 

兩人説到這兒，已經把車子開到停車場泊好，他們相約了一起吃飯的！ 

從停車場走出来，轉到馬路，他們要去的飯館就在街角。 

正當他們快要走到街角的時候，突然之間，符錫政全身像墮入冰窖一樣，又像雙腳釘在 
上，一動也不能動—. 

「喂！你怎麼不走？」小甘立刻發覺符錫政的異狀！ 

「我……我見到那個坐我順風車的鬼魂，就在我們要去的館子門口！」符錫政的聲音在 


小甘聽 他這樣説，立刻動容，向飯館子那邊望去，果然見到一個二十來歲的，面貌瘦削 











子，在低頭獨行！ 




「真的是他？」小甘有點狐疑的問 


「是！是他！」符錫政聲音更緊張了，「絕對錯不了！我想追上前問問！」 






正當符錫政的話説完，那個漢子剛抬起頭，似乎他也發現符錫政，他臉上的表情，也是 


，然後，他就飛也似的，立刻就回身跑！ 


「你看！他這是幹甚麼？」符錫政很驚訝的叫着，而很本能的就發足狂奔！ 



零 


可是，才開步，小甘與符錫政同時看到，那個叫鄭國光的人，竟在眼前消失了！他的消 




不是跑得快而不知所終，卻是如一縷輕煙，突然不見了！ 






我的天！他……他真的是鬼魂！一 小甘失聲的驚叫起來！ 




當符錫政在牀上被吵醒時，他看到門口的小甘，還不知發生甚麼事。 




「這麼早？今天沒有外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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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睡？快看看今早的報紙！」小甘抓着他就道。 









「有甚麼大新聞？」符錫政打了個呵欠問：「不是我們公司要結束吧？」 

「別開玩笑了，快點看吧！」 

當符錫政讀完小甘指給他看的新聞，整個人都呆了！ 

「怎麼回事？這個被人發現死在建築地盤的非法入境者，正是我們昨晚見到的鬼魂。但 
新聞説，前天黃昏，因為警方突擊搜查該建築地盤，他驚慌逃走才失足跌死的！」符錫政百思 
不解的道：「這就證明，我們昨晚見到的，果然是他的鬼魂了！但我撞車那晚……」 

「已經是一個星期前的事了！」小甘提醒他。 

「就是這話！那麼，你送他一程的時候，他明明還是人，不是鬼魂呢！」 

「這到底是甚麼道理，何以警察局的人告訴我，他的屍體被發現在山邊？」 

「你連這個也不明白？」 


律““ Mi 


「怎麼回事？」 

「在山邊發現的死屍是鄭國光，而坐你順風車的人，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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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出示的身分證 


「匿的！ 他 不知用甚麼 方法，盜取了那暴屍山邊的人的身分證。別忘了他根本是非法入 




「但當初警員要他出示身分證，是看對照過他樣子呀 ！J 


「你自己也知道，當時雨勢大，看走了眼有甚麼稀奇，何況他還可以在身分證上換個昭^ 




這個問題，警方自會調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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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故女王」之稱的張宇，以撰寫靈巽小説而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多年 
來累積出版的作品集超過一百五十本。其作品既「神怪」，又「真實」. 
筆法深得蒲氏遺風，作品雅俗共賞。故事情節曲折奇情、悲歡離合.往往 
在天馬行空之時卻又是現代人的寫照。 

她在力:]國蟄伏十年，經本社誠意打動，重出江湖，撰寫全新靈異故事《魂 
瑣石澗》 • 加入當年佳作 • 以饗讀者。 

《魂鎖石澗》取材自二十年前一宗真實的恐怖「集體撞邪 — 事件。 

李麗梅和同事結伴到大域石澗，遊玩時卻誤闖鬼迷陣，刹那間面黃似蠟， 
手腳冰冷 • 還露出凶狠而詭譎的眼神！眾人心知情勢危急，趁天黑前帶着 
麗梅找路逃走，處處碰上「此路不通」的警告牌。絕望之際，一位神秘老 
イ白忽現眼前。 


風景清幽的石澗裏，原來有一隻不散的陰魂，在等待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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